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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一:黄保罗与北京大学哲学及宗教学系徐凤林教授
关于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研究的对话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北京大学哲学及宗教学系

苏联和俄罗斯哲学

黄保罗(简称 “黄”):今天是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号ꎬ我在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和哲学系和徐教授一起来

谈谈他的研究和东正教在中国的研究状况ꎮ 凤林兄ꎬ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徐凤林 (简称“徐”):其实ꎬ可以说是从研究俄罗斯哲学这边转过来的ꎬ现在还在做俄罗斯哲学的

研究ꎬ东正教这方面ꎬ这些年做得多一些ꎮ 因为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ꎬ学的是叫苏联哲学ꎬ那个时候还

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ꎮ
黄:你是八几年上的大学?
徐:我是 １９８６ 年上的研究生ꎬ上本科是 １９８２ 年ꎮ
黄:你是东北什么地方的人?
徐:黑龙江人ꎮ
黄:黑龙江人上北大的哲学系ꎬ８２ 年的哲学系?
徐:然后到了 １９８６ 年就上了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ꎮ 那个时候研究方向就是苏联哲学ꎮ
黄:而且你学的外语是俄语ꎮ
徐:中学时候学习的外语是俄语ꎬ后来就一直上哲学系ꎬ专业就是哲学ꎬ然后外语一直是俄语ꎬ所

以英语就比较差ꎬ几乎就是上研究生的时候稍微学过一点ꎮ
黄:俄语是你的第一外语?
徐:对ꎬ因为其实俄语ꎬ也还是说阅读方面要强一些ꎬ其他的也不是很好ꎬ比如说“说”这方面ꎬ比较

差ꎬ因为没有练过ꎬ然后在俄罗斯也是没有很长时间在那待过ꎬ都是一段时间ꎬ几个月ꎬ就是这样断断

续续的ꎬ所以这方面也没下工夫ꎮ
黄: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学苏联哲学ꎬ当时它主要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徐:当时的苏联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ꎮ
黄:马克思主义、列宁ꎬ有讲列宁吗?
徐:但是咱们这个方向ꎬ就是外国哲学里边按国家分的ꎬ那个时候我们有西方哲学ꎬ下头再分什么

德国、法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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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这样分ꎬ你就被分到苏联这里ꎮ
徐:因为我的外语是俄语ꎮ
黄:但是当时应该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ꎬ你这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专业学科分类上来说

不一样的?
徐:那个是不一样的ꎮ 因为按照我们哲学的二级学科的话ꎬ苏联哲学算是外国哲学下面的三级学

科ꎬ因为在哲学这个大的学科里面ꎬ下面分 ８ 个二级学科ꎬ然后下面是三级学科ꎮ
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类ꎬ外国哲学是一类ꎬ苏联哲学是外国哲学下面的一个ꎮ
徐:没错没错ꎬ是这样的关系ꎮ 但是因为当时就在这里的哲学系上学、上本科ꎬ然后外国研究所是

一个单独的机构ꎬ跟哲学系是平级的ꎬ是学校下属的一个机构ꎬ是一个只有研究生ꎬ没有本科生的这样

一个研究所ꎮ 研究所做的方向主要是现代外国哲学ꎬ外国哲学也还分古代、近代、现代ꎮ
黄:所以你就是主要专攻现代ꎮ
徐:对ꎬ是现代ꎬ因为外国哲学研究所主要是现代外国哲学的一些老师ꎮ
黄:现代哲学是指从什么时候开始?
徐: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史上是有一个专门的界定ꎬ其实差不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后ꎮ
黄:就是 １９ 世纪后期了ꎮ
徐:对ꎬ就是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之后ꎬ像尼采也是 １９ 世纪ꎬ但是他属于现代西方哲学里边的ꎬ在

西方哲学史上不讲他了ꎮ
黄:后来你做苏联哲学ꎬ又与马克思主义ꎬ又与现代哲学合在一起ꎬ研究苏联的哲学家们怎么来诠

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徐:当时是这样的ꎬ当时因为在上研究生的时候ꎬ那个方向就叫苏联哲学ꎬ跟西方哲学是并列的ꎮ
黄:当时有哪些主要的哲学家?
徐:那个时候苏联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个派别ꎬ然后有一些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老的

一些学者ꎬ还有一些学派什么的ꎬ当时也比较模糊ꎬ认识的还不是很清楚ꎮ 因为等于当时在本科的时

候ꎬ没有这么分ꎬ本科的时候学外国哲学ꎬ主要是西方哲学ꎬ就是西方哲学史ꎬ当然现代也有ꎬ现代西方

哲学ꎬ像尼采ꎬ这些也都了解一点ꎬ但是不深ꎮ 然后到苏联哲学的时候ꎬ想考这个研究生ꎬ就是因为外

语是俄语ꎬ这个方面有点优势ꎻ另一方面ꎬ在系里面没有这个研究方向ꎬ系里的一些主要老师ꎬ做西方

哲学ꎬ外国研究所的一个老师ꎬ做这个方面ꎬ所以就是考了这方向的研究生ꎮ
黄:你的导师是谁?
徐:王永江老师ꎮ 他当时就是做苏联哲学这方向的ꎬ当时这个方向里面ꎬ全国也还是有一些人的ꎮ
黄:主要的代表?
徐:对ꎬ就是苏联哲学这个方向的代表ꎮ 因为当时苏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嘛ꎬ所以很多在各

个大学哲学系里面ꎬ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些老师是熟悉苏联哲学的ꎬ因为都是一个体系ꎬ然后他们

有的也还会点俄语ꎬ都属于这个范围ꎮ
黄: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说ꎬ可不可以说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徐:就是这样的ꎮ

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东正教神学

黄:那怎么从这里然后转到东正教?
徐:因为等我 １９８９ 年毕业的以后ꎬ就在研究所工作ꎬ留到学校里面当老师了ꎮ 那是 １９８９ 年毕业ꎬ

其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苏联哲学ꎬ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ꎬ上的课有的是外哲所的老师开的

课ꎬ是讲苏联 ４０ 年代那个时候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些争论ꎬ我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这些东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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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ꎬ就是把哲学史上的全部哲学划分为这两个学派ꎬ就是哲

学史怎么讲的问题ꎬ我们老师是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ꎮ 我同时也上哲学系的课ꎬ上的主要还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这个方面ꎮ
黄:所以就像是这种唯物、唯心争论ꎬ就使你对宗教产生了一些关注和兴趣ꎮ
徐:也还不是ꎬ当时是对这个有一些兴趣ꎬ来做这个ꎬ但是同时ꎬ自己也在做一些翻译ꎬ比如俄苏联

出的«苏联哲学史»ꎬ俄语的ꎬ没有中文版ꎬ然后我自己就尝试做一些翻译ꎮ
黄:翻译«苏联哲学史»ꎮ
徐:当然也不是说完全的翻译ꎬ只是选段ꎮ 一边读一边翻译ꎮ 这是学习的过程ꎬ同时也是在 １９８５

年以后ꎬ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公开性什么的ꎬ他们的氛围已经很开放了ꎬ之后对苏联之前的那些ꎬ
他们对俄国来说是一种传统的那种哲学家和哲学思想ꎬ就有好多介绍ꎬ这是在苏联时期ꎮ

黄:像“白银时代”那些?
徐:就是 “白银时代”以及之前的ꎬ像什么陀思妥耶夫这些ꎮ
黄:这就是在 １９８５ 年之后在苏联才开始?
徐:对ꎬ因为之前在苏联是禁止出版这些哲学家著作的ꎮ 因为他们在苏维埃时期被驱逐出境ꎬ流

放到西方ꎬ在西方很有名气ꎬ他们也确实是那个时候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些成就的ꎬ苏联在 １９８５ 年以

前ꎬ对这些哲学家还不太熟悉ꎮ
黄:就对苏联本国来说都不熟悉?
徐:对本国来说都不熟悉ꎬ因为他们的著作不能在苏联出版ꎬ只有苏联的个别哲学家了解ꎬ他们也

是偷偷地看ꎬ都是从西方来了解ꎬ所以那个时候阅读白银时代哲学家算是一个热潮ꎮ 那个时候苏联的

哲学杂志、期刊大量发表他们的文章ꎬ出版界也出版他们的著作ꎮ 我是因为当时经常在图书馆里面看

俄苏联当时的报纸、期刊什么ꎬ就是最新的ꎬ发现他们有这么多新的关注点ꎬ我也就看这些东西ꎬ包括

报纸上发表的介绍他们的生平和学说概述性的文章ꎬ我也一边看ꎬ一边做翻译ꎬ整理这方面的跟宗教

有关系的文章ꎮ
黄:就是“白银时代”这批所谓的哲学家们ꎬ他们其实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神学家ꎬ与宗教、神学有

密切的联系ꎮ
徐:是宗教哲学家ꎬ跟神学有一定联系ꎬ他们有些人是信徒ꎬ有些人又不算是正经的信徒ꎬ他自己

称是信徒ꎬ但是他可能也未必经常去教会ꎬ未必严格的受洗ꎮ
黄:这个在苏联发生是 １９８５ 年之后ꎬ那你关注是什么时候?
徐:我已经上研究生之后ꎬ就是 １９８８ 年ꎬ１９８９ 年ꎬ已经快毕业的时候ꎮ
黄:你开始发表一些文章啊ꎬ或者出版啊大约在什么时候?
徐:那就是比较晚了ꎮ 因为我对这些比较关注以后ꎬ一开始是很难的对我来说ꎬ因为宗教这些俄

语词汇我完全不懂ꎬ慢慢的在读ꎬ读多了以后ꎬ慢慢的有兴趣了ꎬ也整理什么的ꎬ对别尔嘉耶夫、索洛维

约夫他们的大概情况有所了解ꎮ 后来我就在 １９８９ 年毕业ꎬ又在外国哲学研究所工作以后ꎬ那个时候

我对这个方向还不明确ꎮ 因为 １９９１ 年ꎬ其实那个时候ꎬ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０ 年的时候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

时的苏联已经不是占完全统治地位了ꎬ就是有些人对其他的方向ꎬ已经做的比较多了ꎬ所以我以后还

怎么做? 当时我刚工作的时候ꎬ是很不明确的ꎬ很不清楚ꎮ 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事情ꎬ就是 １９９１ 年苏联

解体了ꎬ解体以后ꎬ到了俄罗斯之后ꎬ后苏维埃时期了ꎬ那个时期以后ꎬ在俄罗斯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

学已经完全没有地位了ꎬ就是大量的做西方哲学跟做俄罗斯宗教哲学ꎬ这方面做的人很多ꎮ 然后我就

不知道该做什么方向ꎬ一方面就是自己学的是马哲这个方向ꎬ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个宗教的方向比较有

兴趣ꎬ了解比较多了ꎮ
然后在这个时候ꎬ通过朋友了解到ꎬ台湾有学者在编辑«世界哲学家丛书»ꎬ他们是按照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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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物写ꎬ正好那个时候ꎬ就是这两个总编ꎬ其中有一个在一九八几年去俄罗斯开世界哲学大会ꎬ所
以他对俄罗斯还有点了解ꎬ正好他在编«世界哲学家丛书»的时候ꎬ需要介绍世界各国的哲学家ꎬ俄罗

斯也算是其中一个ꎬ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版过关于俄罗斯哲学家的书ꎬ他们就有兴趣找ꎬ看有没有关

于这方面的专家ꎬ中国的专家能不能写这个方面ꎮ 然后那个时候ꎬ我通过我们研究所一位做西方哲学

的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以后ꎬ就主动和主编联系ꎬ然后我提了两个人物方案ꎬ别尔嘉耶夫和索洛维约夫ꎬ
主编就决定了让我写索洛维约夫ꎬ因为先前已有另一个老师来写别尔嘉耶夫ꎬ是雷永生老师在写ꎬ就
是确定我写这个以后ꎮ 其实我对索洛维约夫本人的著作读得不多ꎬ但关于他的一些介绍和评论的文

章ꎬ已经读了很多ꎬ也做了一些翻译ꎬ有些资料的积累ꎬ确定了要写这个本书以后ꎬ开始集中精力来做

索洛维约夫ꎮ
黄:这是写的一本专著?
徐:对ꎬ就是有一点思想传记的形式ꎬ根据他的年代的先后ꎬ介绍他的思想ꎬ关于他的生平什么的ꎬ

占了前面一章ꎬ后面全是他的思想ꎬ基本上就是这个形式ꎬ我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ꎬ就做了这本书ꎮ
黄: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与你以前学的思想比ꎬ他主要的、最突出的东西让你有震撼或者让你有感

觉到新鲜吗?
徐:对对ꎬ因为是两个不同体系ꎬ是两个不同的路径ꎬ苏联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ꎬ比如说唯物

主义辩证法ꎮ
黄:索洛维约夫呢?
徐:索洛维约夫是更加体系化的一个哲学家ꎬ他的哲学主要是和西方哲学相联系的ꎬ还有和基督

教思想的联系比较密切一些ꎬ因为他的一些著作是按照黑格尔的模式和方式写的ꎬ正反合什么的ꎬ逻
辑性很强ꎬ思想很严密ꎬ然后成体系ꎬ这个方面还是对我比较适合ꎮ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哲学叙述

的方式ꎬ所以就从这个开始研究ꎮ 其实就是写关于他的著作时候ꎬ光读他的书肯定是不够的ꎬ同时要

读一些他所涉及的其他哲学家的书ꎬ就是对他的一些评价的书ꎬ还有他的书里面所涉及的那些哲学体

系的相关的著作ꎬ包括西方哲学的著作ꎬ因为他的哲学是在西方哲学体系背景下来讲的ꎬ在基督教那

个背景下来讲的ꎮ
黄:这书大约是什么时候写的ꎬ或者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徐:１９９３ 年到 １９９５ 年这个期间ꎬ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ꎮ
黄:就是中国大陆?
徐:在台湾的三民书局出版的ꎮ 就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ꎬ就是这段时间大概确定了我的ꎮ 我做宗

教哲学跟“白银时代”哲学家的这个方向ꎬ就是这段时间确定下来的ꎮ 所以后边的接着在这个方向里

面ꎬ过了几年后ꎬ我又写了另一本ꎬ也还是在那个丛书系列的ꎬ费奥多洛夫ꎬ这是 １９ 世纪的一个俄国哲

学家ꎮ
黄:他的思想最主要的特色和特点是什么?
徐:他是比较有俄罗斯特点的这样一个人物ꎬ他没有专门学过哲学ꎬ他跟索洛维约夫是完全不同

风格的ꎬ索洛维约夫那是按照西方哲学的那样的一种模式训练出来的ꎬ虽然他上的也不是哲学系ꎬ但
是一直读西方哲学著作ꎬ然后按照那个风格来写作ꎬ而这个费奥多洛夫是一个很独特的ꎬ他上学是学

什么的? 肯定不是学哲学的ꎬ跟哲学也没有太大关系ꎬ但是他对思想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兴趣ꎮ 我们接

着话题聊下来ꎮ
黄:好的ꎮ
徐:他不是专门研究哲学ꎬ然后他是当图书馆员ꎬ就是当时在莫斯科当图书馆员ꎬ他当图书馆员时

候ꎬ他就读了大量的世界各国的书ꎬ然后提出一种也很独特的思想ꎬ他在当时的俄国以及后来的俄国

思想家里面ꎬ有很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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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他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徐:叫做什么? 叫“俄国宇宙论”思想ꎬ就是他企图用科学手段怎么样改造世界ꎬ跟基督教里面的

那个改造世界联系到一起ꎮ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有思想ꎮ
黄:这本书大约是什么时候出版?
徐:１９９８ 年ꎮ
黄:这个晚点ꎮ 接着下面呢?
徐:后面就是ꎬ出了一些翻译的著作ꎬ包括“白银时代”哲学家的著作ꎬ就是说 １９９９ 年和大家一块

翻译的«俄国哲学史»ꎬ我是翻译了其中的一章ꎬ是一两章吧ꎬ是社科院的贾泽林老师负责ꎬ那是我们做

苏联哲学的前辈ꎬ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个翻译者ꎮ ２０００ 年出的是翻译俄国哲学家弗兰克 (Франк С.
Л. ꎬ１８７７—１９５０) 的一本文集ꎬ这个丛书是刘小枫主编的ꎮ

黄:对ꎬ关于广义汉语神学背景的介绍ꎮ 所以你跟刘小枫他们挂上钩或者连起来ꎬ大约是通过那

本书? 从而也成为这个属于广义的汉语神学的大潮流中的一部分?
徐:差不多ꎬ对ꎮ 因为当时我对俄罗斯的哲学宗教思想很有兴趣ꎬ还读过一些有关的书ꎬ所以就是

这个包括通过雷永生老师ꎬ互相都认识了以后ꎬ才请我来做这本文集ꎮ 那是一本弗兰克文集ꎬ不是他

专门的一本书ꎬ是一些著作集合到一起ꎬ成为一本书ꎮ
黄:所以它总体上有点像基督教哲学是吧?
徐:对ꎮ
黄:在中国当时汉语的语境中ꎬ它是有新鲜意义的ꎮ
徐:当然ꎬ然后到 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叫«东正教»ꎬ布尔加科夫的著作ꎬ他是俄罗斯一个哲学家ꎬ也是神

学家ꎮ
黄:是翻译的吗?
徐:是翻译的ꎬ是布尔加科夫当年在巴黎的东正教神学研究院里面做的一个讲稿ꎬ整理出的一本

书ꎬ是讲基督教的教义的ꎮ
黄:这个就是从东正教的视角讲东正教的?
徐:是东正教的教义ꎬ而且是放在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来讲这个教义ꎬ它里面会经常

提到东正教跟天主教、基督新教之间的差异ꎮ
黄:他也是白银时代ꎬ也属于那个时代ꎬ是流浪在巴黎是吧?
徐:对对ꎬ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ꎬ后来他自己就当了神学家了ꎬ就当成了神父ꎮ 当时一开始ꎬ莫斯

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ꎬ后面就成为神父ꎬ到巴黎主持东正教神学研究院的“教义神学研究室”ꎬ当
研究室主任ꎮ

黄:那你翻译这本书ꎬ这个对你也很了解ꎬ这跟东正教的教义就是有很大的影响ꎮ
徐:对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东正教方面的与教义有关的东西ꎬ书很薄ꎬ但是看起来很费劲

儿ꎬ还是费了一些工夫ꎮ
黄: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徐:这个是 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ꎮ
黄:也是在中国大陆?
徐:对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ꎮ 后来到 ２００２ 年出版了一本索洛维约夫的著作集ꎬ叫作«俄罗斯与

欧洲»ꎬ这也是那个系列里边的ꎮ 就是翻译的这几本ꎬ当然中间还有一本是 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ꎬ还是 ２０００
年出版的就是舍斯托夫的ꎬ叫«雅典和耶路撒冷»ꎬ这是他的一本有名的著作ꎮ

黄:宗教间对话ꎬ或者是宗教间关系是不是?
徐:它是讲宗教哲学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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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就是哲学与神学之间ꎬ或者是ꎮ
徐:它基本上是讲宗教与宗教哲学的ꎬ而且是偏一点犹太的那样一种倾向ꎬ因为实际上他自己是

犹太人ꎬ但是他也是东正教的ꎬ就是对东正教的思想有很深的了解吧ꎬ因为犹太人受限制比较多ꎬ他娶

了一个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的太太ꎬ他当时都没有敢跟家里说ꎬ是出国期间偷偷的在意大利找了这样一

个结婚的太太ꎬ然后家里是肯定不允许的ꎬ如果是犹太人的话ꎮ
黄:她就是俄罗斯犹太人是吧?
徐:对ꎬ其实是基辅的ꎬ现在是乌克兰ꎬ当时还是俄罗斯呢ꎮ 舍斯托夫还是很有风格的ꎬ就是他的

思想主要是在评论中体现ꎬ他写了大量评论性著作ꎬ从古希腊到当代哲学家好像找不到哪一个大哲学

家他没有评论过ꎬ而且也包括大作家ꎬ好像他都很犀利的评论过ꎮ
黄:这是二零零几年的?
徐:对ꎬ也是这个期间翻译的ꎮ 然后著作这方面的ꎬ除了在台湾出版的那两本书ꎬ经过我后来又补

充啊什么的ꎬ在大陆也出版了ꎮ 然后另外的两本著作就是ꎬ一本是 ２００８ 年出版叫«俄罗斯宗教哲学»ꎮ
黄:好的ꎬ这个比较著名ꎬ你自己写的?
徐:对ꎬ里面还是就是把几个重要的俄国哲学家的思想做一些系统化的梳理和概述、分析ꎬ这些都

有ꎬ当时在北大的一个教材系列里面ꎮ
黄:他们也是从白银时代的那批?
徐:主要是从白银时代ꎬ当然也有早期斯拉夫派也有ꎬ还包括托尔斯泰跟妥耶夫斯基ꎬ这里边包括

１２ 个人物ꎮ
黄:好ꎬ这就是介绍分析ꎬ你对他们的宗教哲学思想ꎮ
徐:对对ꎮ
黄:这是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那一年ꎮ
徐:对对ꎬ后来到 ２０１２ 年出版的«东正教圣像史»这本书ꎬ这个其实也是断断续续做了很多年ꎮ
黄:那本书很有特色ꎮ
徐:也比较简单ꎬ还是太简略了ꎮ
黄:印刷很漂亮ꎬ都是彩图ꎮ
徐:对ꎬ专门的纸ꎬ成本也很高ꎬ用了好多的经费ꎮ
黄:你在北大讲过这个课吗?
徐:课是讲过的ꎮ
黄:关于«圣像史»这个研究ꎬ你的兴趣大约什么时候产生的?
徐:因为其实兴趣怎么产生ꎬ因为在研究东正教的时候ꎬ有包括翻译的时候ꎬ里面有一章就是讲圣

像的ꎬ所以那个时候ꎬ就看有关的东西ꎬ那里面也提到了关于圣像的一些著作ꎬ只是说看起来太艰难

了ꎬ实际上一开始是看不懂ꎮ
黄:对ꎬ我开始入门我也是看你的那本书ꎬ也当教材了ꎮ
徐:就是有关圣像的俄语著作ꎬ所以太难了ꎬ看不懂ꎬ我就放下ꎬ但后来是因为要参加社科院乐峰

老师的一个项目ꎬ乐峰老师不久前去世了ꎬ后来我才听说的ꎮ
黄:对对ꎬ他也是前辈了ꎮ
徐:他是前辈ꎬ做东正教是很早了ꎬ他要负责主编«俄国宗教史»ꎬ这是他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ꎮ
黄:是俄国宗教史ꎮ
徐:还找了很多专家ꎬ然后就分给我两章ꎬ其中的一章ꎬ就叫«东正教艺术»ꎬ这样的话ꎬ«东正教艺

术»显然是以圣像为主了ꎬ所以要准备写的话ꎬ看不懂也得看ꎬ就下功夫来做这个ꎮ
黄:你的那本书是在写这个的过程中诞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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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是之后ꎬ之后又过了一些年ꎬ慢慢的充实了一下ꎮ
黄:这个«圣像»是哪一年出版的?
徐:２０１２ 年ꎮ
黄:２０１２ 年之后ꎬ有一些新的?
徐:书就没有了ꎮ
黄:那你研究的内容? 主要在研究什么?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主要在做什么东西?
徐:这些年做的比较杂一些ꎬ就是没有专门的著作ꎬ然后出了一些论文吧ꎬ这几年一直在翻译和读

洛斯基 (Лосский Н. О. ꎬ１８７０￣１９６５)的那本«东方教会神秘神学»ꎬ也包括到你那开会ꎬ也还是以那个

为主ꎮ 因为跟我上课有关ꎬ我上课也是带学生来读这个ꎬ因为那个课程叫«基督教神学概论»ꎬ所以这

个«东正教神学»也算是«基督教神学»里面的重要一部分ꎮ 所以我上课就是以对这本书的阅读翻译

和评论为主ꎬ围绕这本书ꎬ这些年ꎮ
黄:你到我们那边开会是哪一年? 我都忘了ꎮ
徐:２０１４ 年ꎮ
黄:对ꎬ你写的文章ꎬ就是这方面的ꎮ 与这个相关ꎬ然后我们就要谈一下神化、圣化、成神

(Ｔｈｅｏｓｉｓ)ꎬ这个概念了ꎮ 你是大约在搞«东方教会神秘神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ꎮ
徐:对ꎬ在这个过程中ꎮ
黄:大陆把这个词是翻译叫“成神”是吧?
徐:有“成神”这样一个翻法ꎬ主要还是香港学者这样翻译的好像ꎬ因为大陆的学者对这方面没有

发表过什么文章ꎬ香港学者好像在哪个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ꎬ就是有这样一个翻法ꎮ 当然也有翻译成

“神化”的ꎬ因为如果翻译为“成神”这个词ꎬ有点怕从汉语的理解上误解为成仙、成佛什么的ꎮ
黄:我谈过这个问题ꎮ
徐:对对ꎬ这个好像你在哪本书?
黄:在澳门ꎮ
徐:你在黑龙江大学的«求是学刊»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ꎮ
黄:那个叫做«儒家的“生”与基督教的“造”»ꎬ其中也提了一些这个问题ꎮ
徐:反正我有点印象ꎮ
黄:还在澳门理工大学给他们几个就是林安梧、张祥龙、郭齐勇、赵林我们几个ꎬ我们专门谈这个

观念ꎬ就是成佛、成仙、成圣、成神、称义ꎬ这几个问题ꎮ
徐: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ꎬ因为这本书这里边都是讲东方教会的这些教义ꎬ但是这些教义的很多

方面ꎬ都涉及这个概念ꎬ所以我就写了关于这个概念的一篇东西ꎮ
黄:我记得上次你在兰州大学的会议论文也是谈这个与中国儒家的关系吧?
徐:对对ꎬ讲了一点ꎮ
黄:好像就是有一个切入点ꎬ可以聊很多东西的ꎮ
徐:是是ꎮ
黄:所以这是你的整个研究的基本的一个状况?
徐:差不多吧ꎮ 然后还有就是稍微了解一点希腊教父的一些东西ꎬ当然这也是读过一点东西ꎬ没

有专门发表过ꎬ其实这本«东方教会神秘神学»主要就是讲希腊教父的ꎬ我在之前也曾经在那个社科院

编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里写了一章“教父哲学”ꎮ
黄:是哪一个教父和国家?
徐:主要是希腊的ꎬ包括奥利金、大巴西尔几个人物ꎬ然后这方面后来就读了一点ꎮ 当然除了洛斯

基的这本神秘神学之外ꎬ还有另一位晚期拜占庭神学家ꎬ帕拉马ꎬ就是他的一本书ꎬ我是一直在断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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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翻译ꎬ有 １０ 年ꎬ就是一直还没有做完ꎮ
黄:他的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或者他的主要思想的贡献是什么?
徐:这是一本为静修主义(就是东正教的一种修行方式ꎬ叫“静修主义”)辩护的神学著作ꎮ 这些

辩护的思想根据主要是来自«圣经»跟希腊教父ꎬ不止希腊教父ꎬ还包括叙利亚的、埃及的教父ꎬ以这些

人的思想为根据ꎬ来为静修主义ꎬ也就是跟上帝交流的那种神秘方式ꎬ进行辩护ꎮ 这是他一本著作ꎬ这
个人物是 １４ 世纪的一个神学家ꎬ这个著作我看的是俄语ꎬ就是有一个俄罗斯神父ꎬ把这个著作从希腊

语翻译成俄语ꎮ
黄:他全给翻译成俄语?
徐:然后ꎬ我是看俄译本ꎬ根据俄译本翻译成汉语ꎮ
黄:原文是希腊语?
徐:是希腊语ꎬ是 １４ 世纪的ꎬ就是拜占庭时期的ꎬ希腊语写的ꎬ当然现在也有英文版ꎬ可是汉语本

是没有的ꎬ英文版大概也比较有限ꎬ可能只有一个版本吧ꎬ俄文版只有这一个版本ꎬ因为太艰难了ꎮ
黄:好的ꎬ那你现在基本上研究是这样几大块ꎮ 先研究苏联哲学ꎬ然后到宗教哲学ꎬ然后到东正教

的神学ꎬ然后有教父ꎬ还有拜占庭的ꎬ基本上是这样的几大块ꎬ然后这里面ꎬ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你

比如像ꎬ特别是后来的这些神学家或者是宗教哲学家们ꎬ他们在进行他的论述的时候ꎬ他的主要权威

来自哪里? 他是强调«圣经»权威? 还是强调理性权威? 还是强调什么东西是权威? 你有没有关注这

一点? 就总体上的一个印象?
徐:你就是说希腊教父?
黄:不是希腊教父ꎬ就俄罗斯这些哲学家和神学家们ꎬ特别是神学家们ꎮ
徐:他们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ꎬ差别是很大的ꎬ比如说“白银时代”的这些ꎬ从广义上来说ꎬ其实有

些就更加有现代的思想ꎮ
黄:就是理性ꎮ
徐:对ꎮ
黄:理性的逻辑、论证这套东西ꎬ这是主要的ꎮ
徐:然后有一些更加偏向于教会那边ꎬ会神秘一点ꎮ
黄:教会和神秘这两块也分开讲ꎬ一个是他们在俄罗斯的神学家们或者宗教哲学家们的论述中ꎬ

他们特别强调«圣经»是权威吗?
徐:不强调ꎮ 对那些宗教哲学家们来说ꎬ他们是利用东正教和基督教里面的某些概念来论述自己

的学说ꎬ比如人学ꎬ因为他们讲“精神”这样一个词ꎬ就是来自基督教里面的“灵”ꎬ然后是“人格”ꎬ也与

基督教里面的“位格”相关ꎮ 因为讲人的问题ꎬ人的自由ꎬ那就是显然跟人的神性、人的灵性分不开的ꎮ
但他们同时也利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思想ꎮ

黄:我正好最近ꎬ我就是去年写的一篇文章ꎬ用英文发表的ꎬ在这个中国神学年鉴里边ꎬ我就想从

马丁路德来看人论ꎬ他就把人分为灵、魂、肉体三个部分ꎬ灵是与上帝相关了ꎬ然后魂是介于这二者

之间的ꎬ所以这套人论对于很多其他的东西ꎬ包括这个伦理学ꎬ他都有很大的影响ꎬ那你说在这个俄罗

斯或者讲东正教的神学家们或者宗教哲学家们都是很强调人论ꎮ
徐:对对ꎬ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特点ꎮ 而且他的人论ꎬ都是在基督教这么一个框架里面来

谈ꎬ因为都有一定的灵在ꎮ
黄:是是ꎬ之所以被称为人的一个最根本的就是灵嘛ꎬ然后把这个又和比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后ꎬ

那种的世俗的人道主义ꎬ把这个对比ꎬ放到一块对比ꎬ然后就能看出来ꎮ 差异就很大ꎬ或者文艺复兴之

后ꎬ特别是我自己在梳理这一段ꎬ我最近主要在研究宗教改革ꎬ我认为就是说ꎬ文艺复兴它是注重人的

尊严ꎬ但更多的是强调人的感性等等这一方面ꎬ而宗教改革ꎬ是要回到所谓的真理ꎬ那启蒙运动是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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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信仰的背景下来谈理性的价值ꎬ但是后来启蒙运动随着在德国、英国、法国ꎬ几个线索的不同发展

线路ꎬ特别是黑格尔左派之后ꎬ那些运动就走向了一种抛弃有神论ꎮ 理性本来是信仰范围内的上帝给

人的一种能力和恩赐ꎬ后来呢? 他把上帝抛掉了ꎬ理性就成了一切的标准ꎬ没有根基了ꎮ
徐:然后这个正是俄国哲学家要反思的东西ꎮ
黄:是吧ꎬ就是白银时代要反思这个ꎮ 但是后来苏联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ꎬ恰恰也是走向极端ꎬ

就把这个都抛弃掉ꎮ
徐:那跟这个没有关系ꎮ
黄:是吧ꎬ一点都没有关系ꎮ 这批曾经在俄罗斯ꎬ曾经想要呼吁大家ꎬ要注意这个背后有神论或者

是灵的东西ꎬ这批都被流放到国外去了ꎬ是不是?
徐:对对ꎬ而且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思想的探索的一个结果ꎮ 其实早在苏联革命之前ꎬ在一九零

几年前后ꎬ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ꎬ包括弗兰克是一个信徒ꎬ很深刻的一个宗教哲

学家ꎬ上大学的时候也曾是马克思主义者ꎬ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ꎬ都是激进的ꎬ但是后来他们都自己

发现这是错误的ꎬ都自己发生转变ꎮ
黄:我正好这次我们在«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夏天这一期(ＮＯ １４ꎬ２０１８)ꎬ我们在谈这个问题ꎬ我

在谈这个理性ꎬ介绍分析和马丁路德他的理性和信仰的关系ꎬ路德的特别ꎬ叫做信仰之前的理性和

信仰之后的理性ꎬ也就是在信仰之内的理性和信仰之外的理性ꎬ所以当抛弃那个信仰的时候ꎬ是谈理

性ꎬ那么ꎬ路德就在批评了ꎮ 一方面他说“理性是撒旦的妓女”ꎬ另一方面理性是“上帝给人最伟大的礼

物”ꎬ这两个是矛盾的ꎬ但是他就是看是不是在这个信仰的背景下ꎮ
徐:那你这样讲就印证了我刚才所梳理的那一点ꎮ 像我们的“五四运动”ꎬ或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

等等ꎬ也是从苏联“十月革命”来的嘛ꎬ刚好是 １００ 年前的 １９１７ 年ꎬ传入中国ꎮ〔 １ 〕 所以ꎬ这块也就是

说ꎬ当时在十月革命那个阶段ꎬ白银时代的那一批ꎬ宗教哲学或者神学家们ꎬ想要来反思理性的有限性

的这种主流思想就被当成反动ꎬ然后留下的是这个东西ꎬ然后我们中国一方面从法国传来ꎬ一方面从

苏联传来这些东西ꎮ 这是一个政治的原因造成的这么一种思想ꎬ其实在之前的革命ꎬ包括在 １９０５ 年

革命的前后ꎬ俄国的思想就是很有成就的ꎮ

芬兰教育与基督教人学

黄:这里涉及什么是真正的“权威”问题ꎮ 下面我想探讨一下ꎬ我上次跟你聊到芬兰学派ꎬ就是马

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也是路德中教会和东正教ꎬ主要是关于成神、神化ꎬ这个概念进行对话的ꎮ
这个背后也是人论ꎬ所以今天芬兰的教育ꎬ号称是“全球第一”ꎮ 它的特点就是在强调人的全面性ꎬ我
一直看他强调人有灵魂体ꎬ他教的一个学生首先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工具和工人来教的ꎬ不是把他培养

成一个机器人ꎬ或者一个螺丝钉ꎬ而把他当成一个灵、魂、肉体都健全发展的个体来培养ꎬ这才能称之

为人ꎬ所以ꎬ这样的话ꎬ他们就开始强调兴趣教育ꎬ喜乐教育ꎬ然后强调他的这种全面的ꎬ你数学不好ꎬ
但不代表你就是笨蛋ꎬ你肯定在其他方面好ꎬ所以这样以来ꎬ在芬兰的教育他就形成了一种悖论ꎬ就是

上课时间非常短ꎬ但学的很多ꎬ大家学的很清楚ꎬ竞争力很强ꎬ它是不强调竞争ꎬ结果竞争力很强ꎬ就是

很有意思ꎮ
所以这样的话ꎬ我就想到了人论ꎬ他是直接影响到教育理念的背后ꎬ因为你作为北大的教授ꎬ然后

又研究苏联俄罗斯这一块ꎬ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个ꎬ你感觉从这个教育的角度ꎬ你有什么样的点评?
徐:这个方面我可能不太了解ꎮ
黄:比如说ꎬ你在北大的教学ꎬ你觉得这边的学生ꎬ你从本科生讲起ꎬ这都是中国最优秀的考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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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来的ꎬ你看这些学生他们的主要特点ꎬ假如用“灵魂体”这个概念ꎬ用芬兰的全人教育ꎬ用俄罗斯宗教

这个理论来看一下你的经历ꎬ你觉得你接触到的学生ꎬ和他们学生的追求ꎬ学生的知识机构ꎬ和学校的

教育的设立ꎬ你觉得主要有什么特点?
徐:这个肯定还是说要全面的发展或者注重能力的培养ꎬ在教育上肯定还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ꎬ

在应用当中应该加强的东西ꎬ在这方面ꎬ整个中国的从幼儿园开始ꎬ就造成不好的一个习惯ꎮ
黄:应试教育等等ꎮ
徐:所以说ꎬ怎么样来改变这样的一种状况ꎬ还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ꎮ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出

来之后ꎬ对这些弊端都很有意识ꎬ然后就在怎么样来尽量的避免减少这样的弊端ꎬ可是发现这个还是

很难的ꎬ因为在这个大的环境下面ꎬ所以还要适应这样的一种状况ꎬ因为就是应试教育ꎬ如果成绩不好

的话ꎬ就意味着考不上好的大学ꎬ然后就有一系列的问题产生ꎮ 所以就只有努力的想避免这种状况ꎮ
所以对自己的孩子小时候没有抓紧学校课程这些方面ꎬ比如说给她报课外班补课ꎬ就是比较自由一

些ꎮ 但是到中学以后ꎬ就发现还是有一点要求太不够了ꎬ因为已经显出来他的一些基本的ꎬ就是按照

现在的学校要求的基本的训练ꎬ包括数学、外语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训练是有点弱ꎬ为什么弱? 就是因

为其他的学生通过学校和课外班都学三遍ꎬ我们只在学校上课ꎬ只学一遍ꎬ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比其他

人弱的结果ꎮ
黄:对ꎬ这是表现的一个现状ꎮ 但是你作为一个哲学家或者哲学研究者的视角来看ꎬ像我们刚才

讲的灵魂体的这一种人论ꎬ对于我们如果在教育中能够注重灵魂体这样三个方面ꎬ对于整个在历史发

展的大潮中ꎬ人的不迷失ꎬ应该会起到大的作用的ꎮ 你想你所熟悉的ꎬ为什么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们ꎬ社
学家们被流放ꎬ最后这个所谓的苏联哲学的这样一个单方面的ꎬ这个我想可能是不是存在一个灵魂体

的全面和片面的之间的关系ꎬ是吧?
徐:对ꎮ
黄:我们讲哲学所了解的ꎬ比如苏联的哲学社学发展的历史ꎬ就能看到ꎬ哲学思想史是这样的ꎬ哲

学家的个人也是这样ꎬ我想他做调整ꎬ要么是因为从全面走向片面ꎬ或者是从片面又最后回归到全面ꎬ
这样的话使他们整个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的改观ꎬ是吗?

徐:对ꎬ从教育这个方面ꎬ在中国的话可能也还是要综合式培养整体人的那种个性的意识ꎬ也就是

说ꎬ对自我的一种了解ꎮ
黄:从人论的深度来认识自我ꎮ
徐:就是整体上权利、责任和义务ꎬ整体方面的ꎬ一个全面的教育和提高ꎬ这个是应当加强的ꎬ或者

说怎么样应该像那些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学习ꎬ包括芬兰、包括德国也做的很好ꎬ这些都应该是ꎮ
黄:但是像白银时代的这批俄罗斯人也是ꎮ
徐:大部分是俄国训练出来的ꎮ 因为从小是贵族出身ꎬ像比如说别尔嘉耶夫是法国血统ꎬ然后弗

兰克是德国血统ꎬ都是从小受这方面的教育ꎮ
黄:就是这批学者ꎬ他们本人的教育背景这也是值得关注的ꎮ 那总而言之ꎬ我想他们这批人ꎬ他们

的这个特色我刚才讲了就是很全面ꎮ 当然ꎬ芬兰教育ꎬ我们是后来才这样总结的嘛ꎮ 就说芬兰教育是

强调灵魂体的全面性ꎬ对他们那批人来说ꎬ他其实是暗合了ꎬ是殊途同归ꎬ其实都是这个问题ꎬ这可能

也是今天芬兰教育引起人关注的很有意思的一点ꎮ 它这个就是有创新性ꎬ你把这个人论ꎬ看体的层

面ꎬ根本不看灵的层面ꎬ那你这就会出问题ꎮ 好的ꎬ这是跟你聊的这个话题ꎬ这个很有意思ꎬ然后还有

最后一点ꎬ想谈一谈中国的现状ꎮ 就是在二战的时候ꎬ在哈尔滨、武汉、上海这些地方都是有犹太人ꎬ
然后特别是在哈尔滨还保留了东正教的教堂ꎬ但是现在ꎬ好像在上海ꎬ还是哈尔滨那个老的神父去世

了之后ꎬ现在东正教就没有神父了ꎮ
徐:已经有了一个神父在哈尔滨教堂里边主持东正教仪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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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是不是一个年轻的ꎬ叫作遇石?
徐:一个比较年轻的ꎬ是中国人到莫斯科神学院学习的ꎮ
黄:对ꎬ我上次在圣彼得堡大学的一个教授那里ꎬ他给我看了照片ꎬ他是一个年轻人ꎬ可能 ３０ 多岁

的样子ꎮ
徐:大概是ꎬ他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按立神职的ꎮ 之后回来就可以主持礼拜了ꎮ
黄:他是在莫斯科按立的吗?
徐:当然ꎬ这是经过双方达成协议的ꎮ
黄:那他的这个教会会友主要是中国人还是?
徐:主要是中国人ꎮ 就是在哈尔滨有一个小的教会ꎬ具体有多少人我也不太清楚ꎬ但是他们是东

正教节日的时候ꎬ尤其是复活节的时候不能没有礼拜活动ꎬ需要有人主持ꎮ
黄:好的ꎬ好的ꎮ
徐:这方面我稍有了解ꎬ以后再我们一起再谈ꎮ
黄:好的好的ꎮ
(录音整理后由黄、徐二人分别校对润色而成)

对话二:黄保罗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张百春教授关于东正教研究的对话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号ꎬ北京大学西门

黄保罗(简称“黄”):今天是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号ꎬ我们在北大西门和张百春教授(简称“张”)一起来

讨论一下东正教神学的研究状况ꎬ我们主要是谈四个方面的话题:第一方面是张教授您自己是怎么走

向这条研究道路的ꎻ第二是您的研究状况ꎬ主要做了哪些比较重要的问题ꎻ第三是来点评一下在中国

大陆的汉语学术与经验ꎬ以及东正教神学的研究状况ꎬ它的主要成就或主要挑战及未来发展的期望ꎻ
最后ꎬ我们谈一下教育问题ꎬ因为芬兰教育号称全球第一ꎬ我们中国又特别地注重教育ꎬ您是北京师范

大学的教授ꎬ在中国是教育学方面最重要的高等院校之一ꎬ所以ꎬ希望从这几个方面结合您对东正教

和俄罗斯神哲学研究的背景综合来谈谈教育的问题ꎮ

一、怎么走上俄罗斯或东正教神学研究之路的?

黄: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ꎮ 您是怎么走上俄罗斯或东正教神学研究之路的?
张:从外部看ꎬ很显然ꎬ这与我学习了俄语有关ꎮ
黄:您是东北人?
张:对ꎮ 我在读高中时ꎬ开始学习俄语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原因ꎮ 但是ꎬ学俄语的人很多ꎬ

不一定都研究东正教ꎮ 所以ꎬ实际上ꎬ我最终走上研究东正教研究的道路ꎬ内在的原因更多一些ꎮ 我

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ꎮ 但是ꎬ当时我在数学领域里没有找到感觉ꎬ总感觉自己在理性思维方面不太擅

长ꎬ对数学那套思维方式不太擅长ꎮ 我后来转向了文科ꎬ硕士阶段学的是自然辩证法ꎮ 我的经历和我

们共同的朋友刘孝庭教授一样ꎬ我们俩在大学是一个专业ꎬ都学数学ꎬ后来都转向了自然辩证法专业ꎬ
而且我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转的专业ꎮ 在大学ꎬ他比我高一届ꎮ

黄:您在哪里读的硕士?
张:和本科一样ꎬ也是在哈尔滨师范大学ꎬ我是 １９８６ 年考上硕士的ꎮ
黄:从数学系跑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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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对ꎮ 不过ꎬ硕士我只读了一年ꎬ意外地有个机会去俄罗斯留学ꎬ就是当时的苏联ꎮ
黄:去留学是哪一年?
张:１９８７ 年春天通知我去苏联留学ꎬ但是首先要培训一年俄语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培训了大约两

周ꎬ就转到北京语言学院ꎮ 培训时间是 １９８７ 年下学期和 １９８８ 年上学期ꎮ 俄语培训结束后ꎬ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初ꎬ我就去了圣彼得堡ꎮ 当时在苏联时期叫列宁格勒ꎮ 我被派到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ꎬ直接攻读副

博士学位ꎬ我们国家教委为了统一ꎬ在我毕业那年就改为攻读博士学位了ꎮ
黄: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ꎮ 您的感觉如何?
张:是的ꎬ那已经是苏联解体的前夜了ꎮ 入学后ꎬ我去哲学系听了几次课ꎬ课程内容没有任何新

意ꎮ 令我惊讶的是ꎬ那里的教授们竟然也这样与中国类似地讲哲学ꎮ 这些课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ꎬ所
以ꎬ我后来基本上不再去听课了ꎬ个别感兴趣的课除外ꎮ 显然ꎬ这些哲学教授们对未来时代的巨变没

有任何感觉ꎮ
黄:之所以没有新意ꎬ在哲学上讲的依然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吧?
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ꎬ这些内容在中国我们都学过了ꎮ
黄:在苏联解体之前ꎬ圣彼得堡大学也这么讲?
张:是的ꎮ 但是ꎬ在这个时候ꎬ哲学系的学生们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抗议态度ꎬ他们抗议这些毫无新

意的课程ꎮ 抗议的气氛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的ꎮ 我是来学哲学的ꎬ但是ꎬ我要学习的这套哲学ꎬ苏联

的学生自己都不喜欢ꎮ 那么ꎬ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ꎬ作为一个搞哲学的ꎬ我到俄罗斯能

学到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其实很大ꎮ 于是ꎬ我开始探索ꎮ 那么ꎬ在哲学领域ꎬ俄罗斯有没有什么值得

关注的东西? 有一次ꎬ我和我的同屋两个来自高加索的同学聊天ꎬ就问他们一个问题ꎬ俄罗斯哲学有

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他们不理解我的问题ꎬ反问我ꎬ您们中国哲学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我说ꎬ您要

让我说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家ꎬ那么ꎬ我就告诉您:一个是老子ꎬ一个是孔子ꎮ 请您告诉我ꎬ俄罗斯哲学

里最伟大的哲学家有哪些? 他们立即向我说出一批俄罗斯哲学家的名字ꎬ大概有六七个ꎬ我从来都没

有听说过这些哲学家ꎮ 其中没有我所知道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ꎮ 这大概是

１９８８ 年底或 １９８９ 年初的事情ꎮ 当时正好俄罗斯科学院开始出一套丛书ꎬ其中就包含了这些我未听到

过名字的哲学家的著作ꎮ 就是说ꎬ在苏联还没解体之前ꎬ传统的俄罗斯哲学家们的著作就开始出版

了ꎮ 于是ꎬ我就开始搜集这些书ꎬ慢慢熟悉他们的著作ꎮ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非纯哲学的宗教哲学

黄:这是一批什么样的人?
张:主要是宗教哲学家ꎬ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й Алекс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ꎬＮ. Ｂｅｒｄｙａｅｖ ꎬ１８７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索洛维约夫(В. П. Соловьев￣СедойꎬＳｏｌｏｖｙｏｖꎬ１８５３—１９００ 年)、弗兰克

(Франк С. Л. ꎬ１８７７￣１９５０)、洛斯基(Лосский Н. О. ꎬ１８７０￣１９６５)、舍斯托夫(Иегуда Лейб Шварцман ꎬ
Ｌｅｖ Ｓｈｅｓｔｏｖꎬ１８６６￣１９３８)ꎬ等等ꎮ

黄:是白银时代的?
张:对ꎬ他们就生活在所谓的白银时代ꎬ距今已有一百多年ꎮ 一百年之后ꎬ他们的著作开始再版ꎮ

我经常逛书店、书市ꎬ见到一本买一本ꎮ 但是ꎬ我的博士论文做的依然是原来的方向———科学哲学ꎬ具
体而言ꎬ是论科学对象的存在问题ꎬ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ꎮ 其实ꎬ对这个问题ꎬ我谈不上反感ꎬ但没有

太多的感觉ꎮ 对俄罗斯传统哲学ꎬ即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哲学的兴趣刚刚开始萌发ꎮ 朦胧之中ꎬ心中有

了新的目标ꎬ我要搞俄罗斯传统哲学ꎮ 在俄罗斯的五年里ꎬ我的主业就是写博士论文ꎮ 除了作博士论

文之外ꎬ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搜集和阅读白银时代哲学的资料上ꎮ 我基本上弄清楚了ꎬ白银时

代的哲学是一种宗教性质的哲学ꎬ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哲学ꎬ它类似于我们研究西方哲学时遇到的中世

纪的哲学ꎮ 在中世纪之后ꎬ西方哲学就离开了宗教ꎬ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ꎮ 尽管黑格尔、康德等哲

４７１



关于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研究的两个对话

学家们无不涉及宗教问题ꎬ但是ꎬ他们自己的哲学却不是宗教性质的哲学ꎬ而是所谓的纯哲学ꎬ是摆脱

了宗教的哲学ꎮ 纯哲学以理性为基础ꎬ彻底抛弃信仰ꎬ完全不依靠信仰ꎮ 俄罗斯哲学则不然ꎬ它是宗

教性质的哲学ꎬ对理性自身的独立性提出质疑ꎬ因此ꎬ给信仰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位置ꎮ 这一点很令我

着迷ꎮ 因为我对西方哲学没有什么感觉ꎬ总觉得西方哲学跟科学ꎬ尤其是数学ꎬ没什么区别ꎮ 但是ꎬ我
对数学是没感觉的ꎮ 我很不习惯这种数学式的思维方式ꎮ 对我而言ꎬ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个发现ꎮ 在

此之前ꎬ我对哲学的信心始终没有树立起来ꎮ 正是俄罗斯宗教哲学把我留在了哲学界ꎮ 它与传统的

西方哲学不一样ꎮ 因此ꎬ我暗下决心ꎬ一定要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ꎮ 我觉得ꎬ它才是我应该从俄罗斯

“拿回去”的最主要的东西ꎮ
黄:您所说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就是指白银时代的哲学ꎮ 那么ꎬ白银时代在学术界怎么来界定? 是

什么时间段?
张:白银时代具体指ꎬ从 １９００ 年开始ꎬ最多往前推 ５ 到 １０ 年ꎬ一直到 １９１７ 年ꎬ白银时代总共持续

了 ２０ 多年的时间ꎮ
黄:只有 ２０ 多年?
张:对ꎮ 狭义的白银时代持续不到 ３０ 年的时间ꎮ
张:白银时代主要是指俄罗斯文学领域的时代ꎬ它是相对于以普希金(Алекс ндр Сергевич

Пшкинꎬ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 Ｓｅｒｇｅｙｅｖｉｃｈ Ｐｕｓｈｋｉｎꎬ１７９９ 年 ６ 月 ６ 日 － １８３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等人为代表的黄金时代

而言的ꎮ 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有布洛克(Блок А. А. ꎬ１８８０￣１９２１)、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ꎬＡｎｄｒｅｊ Ｂｅｌｙｊꎬ
１８８０—１９３４)等ꎮ 从文学自身看ꎬ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比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略逊一筹ꎮ 但是ꎬ
在其他方面ꎬ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ꎬ主要表现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与俄罗

斯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ꎮ 比如ꎬ俄罗斯最著名的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同时也是一位诗人ꎮ 他的诗歌对

白银时代诗歌有很大影响ꎬ特别是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ꎮ 白银时代的几乎所有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受

到索洛维约夫的影响ꎮ 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有个非常鲜明的特色ꎬ就是对宗教问题的关注ꎬ对信仰的

忠诚ꎬ对理性的怀疑和批判ꎮ 无论是否把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归入到西方哲学传统ꎬ一个明显

的事实是ꎬ它直接针对西方哲学的基础———理性ꎬ对理性主义进行质疑和批判ꎮ 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东

西ꎮ 我不喜欢西方哲学传统ꎬ但自己又说不清楚ꎬ到底不喜欢其中的什么东西ꎮ 几乎每一位俄罗斯宗

教哲学家都对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过一定的批判ꎮ 这些批判对我有很大的启发ꎮ 在俄罗

斯读书期间ꎬ直到毕业回国ꎬ东正教并没有成为我特别关注的对象ꎮ 当时我只是非常喜欢俄罗斯宗教

哲学ꎮ 但是ꎬ在深入阅读时ꎬ我发现ꎬ宗教哲学是个比较虚的概念ꎮ 实际上ꎬ一般的宗教哲学是不存在

的ꎬ只有基督教哲学ꎬ即天主教哲学、东正教哲学和新教的哲学ꎬ还有伊斯兰教哲学ꎮ 至于宗教哲学ꎬ
它是个综合的概念ꎮ 那么ꎬ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什么哲学? 它是不是东正教哲学?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

扰着我ꎬ很多年都没有弄明白ꎮ 我毕业回国两三年后ꎬ我利用一次机会ꎬ再次去俄罗斯进修一年ꎮ
黄:您是 １９９３ 年回来的?
张:对ꎬ是 １９９３ 年底回来的ꎮ 我 １９９６ 年再次去俄罗斯ꎮ 我去莫斯科石油学院进修ꎬ因为我当时

在中国的石油大学工作ꎬ它隶属于石油天然气总公司ꎮ 在总公司的资助之下ꎬ我去俄罗斯进修一年ꎬ
去莫斯科石油学院ꎮ 非常幸运的是ꎬ我在那里遇到一位非常好的同事ꎬ就是莫斯科石油学院教公共课

的一位老师谢利万诺娃(Селиванова В. И. ꎬ１９３８￣２０１０)女士ꎮ 在一次教研室的会议上ꎬ她问我到这里

来干什么? 我说ꎬ自己也不清楚ꎬ不过ꎬ我的研究领域是俄罗斯哲学ꎮ 她说ꎬ那您在这里能学到什么?
我介绍您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听课ꎮ 原来ꎬ她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兼课ꎮ 经过她的介绍ꎬ我去莫斯科

大学听了一年的课ꎬ几乎一天都没有浪费ꎮ 具体地说ꎬ我是在莫斯科大学教师培训部听课ꎬ这些课程

的对象是俄罗斯高校哲学教师ꎮ 讲课的人都是俄罗斯哲学界的大腕ꎬ包括几位院士ꎮ 在一年的进修

时间里ꎬ我在莫斯科大学听了 １０００ 多学时的课ꎬ收获很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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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他们还在讲老一套?
张:不完全是老一套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莫斯科人的嗅觉还是比较灵敏的ꎬ彼得堡人完全是外省人ꎮ

在莫斯科大学ꎬ我总共听了大约有五、六十门课ꎮ 每门课 ３ 到 ５ 次不等ꎬ一次是一上午或一下午ꎬ即 ４
个学时ꎮ 在这些讲课的人中间ꎬ绝大部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里接受的哲学教育ꎬ现在ꎬ苏联

已经解体ꎬ他们摆脱了束缚ꎬ开始真正地从事哲学研究了ꎮ 因此ꎬ他们的课程还是有点新意的ꎮ 过去

搞辩证唯物主义的ꎬ现在研究本体论与认识论ꎬ过去搞历史唯物主义的ꎬ现在研究社会哲学ꎮ
黄:换了名字ꎬ但内容还是那一套ꎮ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

张:新意不多ꎮ 当时的俄罗斯哲学正处在转型阶段ꎬ但是ꎬ这个阶段非常艰难ꎮ 很多人已经无法

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束缚ꎮ 不过ꎬ有些人真的有自己的想法ꎬ在课堂上都充分地展

示出来了ꎮ 可以说ꎬ通过这些课程ꎬ我大致地了解了当时俄罗斯哲学的状况ꎮ 同时ꎬ也训练了专业俄

语的技能ꎮ 但是ꎬ这一次进修我有个意外的收获ꎬ就是发现了东正教ꎮ 东正教在俄罗斯复兴的速度太

快了ꎬ我刚离开两、三年ꎬ大部分东正教的教堂都开放了ꎮ
黄:就是 １９９６ 年的时候?
张:是的ꎮ 就在俄罗斯东正教大规模恢复的同时ꎬ各类新兴宗教也纷纷兴起ꎬ包括一些所谓的具

有破坏性的宗教组织(在我们这里有时候被成为“邪教”)ꎬ都在迅速地传播ꎮ 不过ꎬ在一定程度上ꎬ东
正教的复兴对新兴宗教有一种抵制作用ꎮ 但我最强烈的感受是ꎬ东正教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恢复了ꎮ
而我们所谓的儒学复兴为什么那么慢? 东正教和儒学同样都是各自民族传统的基石ꎬ它们的命运竟

然如此不同ꎮ 当时我有个模糊的看法是ꎬ东正教之所以能恢复得那么快ꎬ不是它的理论好ꎬ而是因为

东正教有一套礼拜仪式ꎬ这套礼拜仪式一千多年来始终不变ꎮ 所以ꎬ在经历了 ７０ 年的苏联无神论的

压制后ꎬ东正教在俄罗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ꎬ主要就是指这套礼仪的恢复ꎬ而不是指东正教

的理论ꎮ 今天的东正教信徒到教堂里参加礼拜ꎬ所做的事情与 ７０ 年之前东正教信徒所做的事情是一

样的ꎮ 于是ꎬ东正教礼仪很快就获得恢复ꎮ 作为中国学者ꎬ我不可能不关注儒学的命运ꎮ 我觉得ꎬ儒
学的悲哀就是在于它把自己变成一套学问ꎬ结果却把自己的那套礼仪丢掉了ꎬ于是彻底远离了大众ꎮ
这个看法直接源自于我对东正教的思考ꎮ 这样ꎬ在俄罗斯进修的那一年ꎬ我渐渐地开始关注东正教ꎮ
在此之前ꎬ我从未专门研究过东正教ꎮ 记得刚去苏联时ꎬ一个韩国人在大街上看到我ꎬ非要给我一本

中文的«圣经»ꎬ但是ꎬ我没敢要ꎮ 那是 １９８９ 年ꎮ
黄:问题还是比较敏感?
张:那时候我的确担心ꎬ拿到这本中文«圣经»后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ꎮ 现在ꎬ我对东正教的关注已

经开始了ꎬ尤其是对东正教的礼仪方面感兴趣ꎮ 我开始搜集东正教方面的书籍ꎬ主要是有关东正教基

础知识方面的书ꎮ 同时接触到一些东正教会的人士ꎬ包括一些神父ꎮ 在莫斯科ꎬ我认识了一位神父ꎬ
叫迪奥尼西((Дионисий Поздняевꎬ仍健在)ꎬ他对中国很感兴趣ꎮ １９９８ 年ꎬ迪奥尼西神父到中国来ꎬ
他要到社科院做报告ꎮ 他让我联系我国东正教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岳峰先生ꎮ 我就是通过他认识的

岳峰老师ꎮ
黄:联系上了?
张:联系上了ꎮ 不过ꎬ那时我还没有下决心搞东正教研究ꎮ
黄:为什么?
张:我只是对东正教感兴趣而已ꎮ 我认为ꎬ自己的本行还是俄罗斯哲学ꎮ 我已经开始大量地翻译

俄罗斯哲学家的著作ꎬ比如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著作ꎮ 因为当时我在石油大学工作ꎬ文章

的发表有一定难度ꎬ所以ꎬ我主要从事翻译工作ꎮ 不过ꎬ狄奥尼斯神父在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那场报

告改变了我的命运ꎮ 经过岳峰老师的联络ꎬ迪奥尼西神父在 １９９８ 年春天到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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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研究的两个对话

了一次报告ꎬ我现场翻译ꎮ 那次报告由当时的副所长卓新平主持ꎮ 报告结束后ꎬ我们之间有个简短谈

话ꎬ他打算让我写一本书ꎬ书名叫«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ꎮ 我当时有些吃惊ꎬ我和卓老师说ꎬ我现在连

文章都没写出来几篇ꎬ这个活儿我不能接ꎮ 他送给我两本书ꎬ是他自己写的ꎬ一本是«当代天主教神学

思想»ꎬ另一本是«当代新教神学思想»ꎬ都已经出版了ꎮ 他说ꎬ关于这本«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ꎬ找了

几个人ꎬ都不太合适写这本书ꎮ 他认为我比较合适ꎮ 我没敢立即答应ꎬ只是说我回去看一看我的资

料ꎮ 他让我和宗教所从事东正教研究的张雅平联系ꎮ 我从俄罗斯回国时ꎬ带回很多书ꎬ大部分书都在

纸箱子里ꎬ还没来得及打开ꎮ 我把纸箱子打开ꎬ把书摆在地上ꎬ把相关的书找出来后ꎬ我心里有了底

气ꎬ这本书真的只有我能写出来ꎮ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资料几乎都在我的手上ꎮ 于是ꎬ我就给张雅平

说ꎬ我可以接这个工作ꎮ 不过ꎬ这毕竟是有关东正教神学思想方面的著作ꎬ对我而言ꎬ难度是可想而知

的ꎬ因为对神学ꎬ我连入门的知识都没有ꎮ 可以说ꎬ我是一边学习ꎬ一边写ꎮ 最后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

写作ꎮ 不过ꎬ这本书只能算是我的一个读书笔记吧ꎮ 这本书于 ２０００ 年底出版ꎬ从此ꎬ人们就把我看成

是东正教研究方面的专家了ꎮ 不过ꎬ我自己还是有很大压力ꎮ 东正教领域还有很多东西我并不了解ꎮ
这本书更多地是从理论上研究东正教的思想ꎬ包括俄罗斯的宗教哲学方面的思想ꎮ

黄:当人家向您请教东正教问题时ꎬ把您看作是专家ꎮ
张:大概就在这个时候ꎬ我开始参加卓新平组织的基督教学界的年会ꎮ
黄:基督教研究会?
张:不是ꎬ是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一个年会ꎬ每年举办一次ꎮ 当时基督教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ꎬ东正

教研究方面的人就更少了ꎮ 很多次会议上ꎬ从事东正教研究的只有我一个人ꎮ 从事天主教、新教研究

的学者比较多ꎮ 他们经常问我一些东正教方面的问题ꎬ有神学的ꎬ有历史的ꎬ等等ꎮ 有很多关于东正

教的问题ꎬ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ꎬ因为我也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ꎮ
黄:这个挑战大了ꎮ
张:是的ꎮ 我当初选择的切入点是ꎬ东正教与天主教以及新教之间的区别ꎮ 如果它们之间没区

别ꎬ那么ꎬ我们只研究天主教和新教就可以了ꎮ 因此ꎬ我觉得ꎬ在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之间肯定有非

常重要的差别ꎬ这是我研究东正教的出发点ꎮ 我要搞清楚ꎬ东正教和天主教、新教之间最重要的差别

是什么ꎮ 也许ꎬ这是国内基督教界对我这个东正教研究者的期盼ꎮ 非常巧的是ꎬ东正教的神学家们也

都特别关注这个话题ꎬ他们都在尝试说明ꎬ东正教与基督教其他派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ꎮ 它们之间的

差别是毫无疑问的ꎬ但是ꎬ我抓不住核心内容ꎬ我不清楚ꎬ最核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ꎮ 我一直在寻找ꎮ
我觉得ꎬ这个差别也许应该是东正教相对于天主教和新教的最突出特征ꎮ 换个说法ꎬ如果东正教没有

自己独到的特点ꎬ那么ꎬ我对东正教研究的意义就不大了ꎮ 因为我国在天主教和新教研究领域的专家

学者很多ꎬ 再加上华人基督徒对基督教的研究ꎬ更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ꎮ 他们在基督教研究方面成绩

卓著ꎮ 因此ꎬ我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挖掘东正教最突出的特征ꎬ这个特征应该把它与天主教、新教彻

底区别开来ꎮ 我只是朦胧感觉到ꎬ有这样一个东西ꎬ它是东正教最突出的特征ꎬ又把东正教与基督教

其他两个派别彻底区别开ꎮ
黄:这的确是个难题ꎮ
张:在研究的开始阶段ꎬ我更多地考察的是天主教和新教ꎮ 在这方面ꎬ汉语资料是比较充足的ꎬ我

就以汉语资料为基础ꎬ做基督教研究的入门工作ꎮ 因为毕竟我的母语是汉语ꎬ而不是俄语ꎮ 用俄语来

做入门的工作ꎬ是不合适的ꎮ 总之ꎬ所有的基督教神学基本知识ꎬ我都是通过汉语掌握的ꎮ 所以ꎬ回国

后ꎬ我特意搜集汉语方面的文献资料ꎮ 但是ꎬ当涉及到东正教时ꎬ汉语资料就比较缺乏了ꎬ而且这些东

正教方面的材料大部分停留在介绍层面ꎬ对很多问题只做了概述ꎮ 这些东西对于研究东正教最核心

的内容与特点而言ꎬ是远远不够的ꎮ 因此ꎬ我开始通过俄文资料进入这个话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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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的汉译及研究

黄:出了那本«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后ꎬ您又做了哪些工作?
张: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和之后ꎬ我一直在研究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人物———别尔嘉

耶夫ꎬ翻译了他的主要著作ꎮ 他是个很有趣的哲学家ꎬ准确地说ꎬ是个宗教哲学家ꎬ其哲学具有宗教性

质ꎮ 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受到新教思想的影响ꎬ但他毕竟是东正教出身ꎮ 他的思想比较零散ꎬ很
难做系统的把握ꎮ 不过ꎬ我当时的主要精力的确用在了别尔嘉耶夫著作的翻译和研究ꎮ 他的最主要

著作大概有 ９ 部ꎬ我都翻译完了ꎮ
黄:翻译了九本?
张:是的ꎮ 我判断的依据是ꎬ有两家莫斯科的出版社出版了别尔嘉耶夫的三卷本文集ꎬ其中收入

别尔嘉耶夫的 ９ 部著作ꎬ我都翻译出来了ꎮ 尽管我发现了东正教研究这个领域ꎬ但是ꎬ既然我从事别

尔嘉耶夫研究那么多年ꎬ我必须把这个研究进行到底ꎮ 于是ꎬ我就写了一本书研究别尔嘉耶夫宗教哲

学的书:«风随着意思吹»ꎬ副标题是“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研究”ꎮ
黄:这本书就介绍了别尔嘉耶夫的核心思想?
张:对ꎮ 他的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围绕着灵的问题展开的ꎮ 在研究天主教和新教时ꎬ我发现ꎬ关

于圣灵的问题ꎬ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弱点ꎮ 天主教和新教汉语学界没有人敢过多地涉及这个问题ꎮ
我们都知道ꎬ有个流行的说法ꎬ«旧约»是关于圣父的ꎬ«新约»是关于圣子的ꎮ 但是ꎬ关于圣灵的书ꎬ没
有人写出来ꎮ 在基督教内部ꎬ始终没有人敢承担这个任务ꎮ 但是ꎬ在西方哲学界ꎬ很多哲学家都跃跃

欲试ꎮ 其中最成功的也许是黑格尔ꎮ 他的哲学体系的核心观念是“绝对理念”或“绝对的灵”ꎬ我们将

其翻译为“绝对精神”ꎮ 黑格尔研究绝对精神(绝对的灵)不是按照基督教传统的套路ꎬ他走的是哲学

道路ꎮ 黑格尔非常自信ꎬ认为自己彻底解决了基督教遗留的问题———圣灵问题ꎮ 因为绝对的灵就是

圣灵ꎮ 然而ꎬ圣灵问题毕竟是基督教问题ꎬ而非哲学问题ꎮ 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在哲学领域里有价值ꎬ
但是ꎬ在基督教界ꎬ没有人接受他的解决方案ꎮ 因此ꎬ我觉得ꎬ在基督教界应该有自己的一套解决圣灵

问题的方案ꎮ 但是ꎬ我的学识有限ꎬ对基督教思想了解得很肤浅ꎬ因此ꎬ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ꎮ 不

过ꎬ我在别尔嘉耶夫的哲学里发现ꎬ他对圣灵有独到的理解ꎬ这个理解不同于天主教、新教以及西方哲

学的理解ꎮ 关于这个问题ꎬ我在自己的书里做了粗浅的探讨ꎮ
黄:就是«风随着意思吹»吗?
对别尔嘉耶夫和白银时代哲学的失望ꎬ以及通过霍鲁日而对东正教灵修神学的重视

张:对ꎬ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ꎮ 这本书是我对别尔嘉耶夫研究的一个总结ꎮ 在写作过程中ꎬ别尔嘉耶夫

对精神的理解令我有些失望ꎮ 不过ꎬ我对这本书的名称很满意ꎬ“风随着意思吹”确实反映了别尔嘉耶

夫对精神的理解ꎮ 我一直在探讨东正教对圣灵的理解ꎬ在这方面ꎬ别尔嘉耶夫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喜ꎮ
幸运的是ꎬ我在 ２００１ 年认识了当代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神学家霍鲁日(С. С. Хоружийꎬ１９４１￣)教授ꎮ
当时我对他了解不多ꎬ读过他关于俄罗斯哲学方面的一些东西ꎬ感觉到他对俄罗斯哲学的理解非常独

特ꎮ 后来我逐渐弄明白了ꎬ这个独特之处就在于ꎬ他对东正教思想的研究ꎬ尤其是他对东正教灵修的

研究ꎮ 霍鲁日认为ꎬ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心智的基础ꎬ但是ꎬ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并不是以东

正教为基础的ꎮ 因此ꎬ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不能表达俄罗斯民族的心智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他把白银时

代的宗教哲学归入西方哲学传统ꎬ是西方哲学传统里的一个学派ꎮ
黄:从思路上说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ꎮ 也就是说ꎬ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哲学仍然是在西方哲学

的框架下进行的ꎬ虽然对其中的理性的有限性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批判ꎬ但仍然属于那个理性的

传统ꎮ
张:霍鲁日的这个思路对我有很大启发ꎮ 我记得在俄罗斯上学的时候(当时还是苏联)ꎬ我花了几

年的时间ꎬ大量的阅读了港台新儒家的一些作品ꎬ是我的一个香港朋友给我邮来的ꎬ主要是牟宗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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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等人的著作ꎮ 起初ꎬ阅读这些著作令我非常兴奋ꎮ 但是ꎬ逐渐地ꎬ这种热情就消失了ꎮ 现在我

有些明白了ꎬ正如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没有表达俄罗斯民族的心智一样ꎬ新儒学也没有能够表达

中华民族的心智ꎮ 不过ꎬ我对很多东西依然是模糊的ꎬ毕竟我对儒学没有深入了解ꎮ 于是ꎬ我对俄罗

斯宗教哲学的热情也大大减弱了ꎬ因为它不能回答我的问题ꎮ
黄:与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们相似ꎬ牟宗三和唐君毅等新儒家也是使用西方的理性这个工具和传统

来分析中国的儒家的ꎬ因此ꎬ无法抓住本民族的独特性ꎮ 因此ꎬ您就远离了别尔嘉耶夫?
张:对ꎮ 刚从俄罗斯回国的时候ꎬ我曾打算全力投入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ꎬ尤其是对别尔嘉

耶夫著作的翻译和研究ꎮ 当有人对俄罗斯哲学ꎬ尤其是别尔嘉耶夫提出不同意见时(比如说别尔嘉耶

夫的哲学比较肤浅)ꎬ我还不高兴ꎮ 自从我认识了霍鲁日ꎬ读过他的一些东西后ꎬ我对别尔嘉耶夫以及

整个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ꎮ
黄:霍鲁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ꎬ有什么特点?
张:他和我一样ꎬ大学学的也是数学ꎬ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ꎮ 不同的是ꎬ他一辈子没有一

离开过数学ꎬ在苏联(俄罗斯)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ꎬ成为研究员ꎮ 但是ꎬ他对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

哲学的研究ꎬ视角非常独特ꎬ有自己的一套观念ꎮ
黄:好ꎬ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ꎮ 您离开了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之后ꎬ继续探索ꎬ下一步

找到了什么东西?
张:我想要的东西找到了ꎬ但不是我自己找到的ꎬ而是霍鲁日帮我找到的ꎮ 这就是东正教的灵修

传统ꎮ 我曾经对东正教的礼拜仪式感兴趣ꎬ认为这是东正教里非常独特的东西ꎬ其中保留了基督教的

一些原始的、原汁原味的东西ꎮ 但是ꎬ霍鲁日对东正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正教的灵修上ꎬ并把这个

研究与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ꎮ 我发现这个路子非常好ꎮ 但是ꎬ这个结合是如何发生

的? 对此ꎬ我还有些模糊ꎮ ２００９ 年ꎬ借霍鲁日教授来黑龙江大学参加俄罗斯哲学会议的机会ꎬ我邀请

他在我们学校做了一个系列讲座ꎬ我做了现场翻译ꎮ 这次讲座后ꎬ我决定研究东正教灵修问题ꎮ 我完

全同意霍鲁日的意见ꎬ东正教的灵修是东正教灵性(精神性)的核心内容ꎬ是东正教区别于天主教和新

教的最主要的东西ꎮ
黄:天主教不是也有灵修吗?
张:对ꎮ 与东正教灵修相比ꎬ天主教的灵修没有形成传统ꎮ 新教就更不用说了ꎬ因为它反抗的对

象之一就是天主教的灵修ꎮ
黄: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东正教的灵修?
张:这得从头说起ꎮ 作为一种运动和潮流ꎬ基督教灵修传统产生于第四世纪的埃及旷野ꎮ 当时主

要有两种形式的灵修ꎬ一种是由圣安东尼(Ｓｔ.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ꎬ约 ２５１—３５６)创立的所谓的独修方

式ꎬ另外一种是由帕霍米乌斯(Ｐａｃｈｏｍｉｕｓ ꎬ约 ２８７—３４７)创立的集体修行方式ꎮ 不过ꎬ在一开始还有

一种混合型的ꎬ它不完全是集体修行ꎬ但也不完全是单独修行ꎮ 我们知道ꎬ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发生

在公元 １０５４ 年ꎬ即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形成ꎮ 尽管在基督教灵修传统产生的时候ꎬ基督教是统一

的ꎬ但是ꎬ自从君士坦丁大帝(Ｆｌａｖｉｕｓ Ｖａｌｅｒｉｕｓ 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ｕｓꎬ２７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３３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把罗马帝国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后ꎬ帝国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二ꎬ基督教的传统也开始分裂ꎬ东方基

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独特性逐渐地呈现出来ꎮ 帕霍米乌斯创立的集体修行方式被东方基督教和西方

基督教所接受ꎮ 伊斯兰教产生之后ꎬ当初拜占庭帝国(ΒυζαντιονꎬＢｙｚａｎｔｉｕｍ ３３０—１４５３)领土上的东

方基督教世界大部分被伊斯兰教徒占领ꎬ比如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ꎬ曾经是基督教灵修传统

产生的地方ꎮ 不过ꎬ基督教灵修传统在西奈山(Ｍｏｕｎｔ Ｓｉｎａｉ)等地有所保留ꎬ只是在规模上已经无法和

当初相比ꎮ 在西奈山修道院里ꎬ灵修传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ꎬ并且制定出修行的具体步骤ꎬ即所谓的

“天梯”ꎮ 最后ꎬ东正教灵修的中心转移到拜占庭ꎬ在 １４ 世纪的阿峰山(阿索斯ꎬ′Ｏρος ′ＡθωςꎬＭｏｕ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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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ｈｏｓ)上ꎬ东正教的灵修传统达到顶峰ꎬ彻底形成ꎬ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圣格里高利∙ 帕拉马斯

(Ｓｔ.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Ｐａｌａｍａｓꎬ１２９６—１３５９)ꎮ 这样ꎬ我们看到一条基督教灵修里的线索ꎬ这就是独修的线索ꎬ它
从圣安东尼开始ꎬ经过西奈山ꎬ最后到阿峰山彻底形成ꎮ 这个传统有个非常独特的名称———静修主义

(古希腊语: συχασμóςꎬｈｅｓｙｃｈａｓｍｏｓꎬ英语:ｈｅｓｙｃｈａｓｍ)ꎮ 实际上ꎬ西方基督教ꎬ后来的罗马天主教接

受的主要是早期基督教的集体修行方式ꎮ 至于独修方式ꎬ至于静修主义ꎬ罗马天主教世界几乎一无所

知ꎬ因为静修主义在东方基督教世界形成的过程完全独立于罗马天主教世界ꎮ 在拜占庭灭亡(１４５３
年)后ꎬ东正教灵修(独修传统)在俄罗斯、希腊等地得以保留和延续ꎮ

以东正教的灵修学这个独特性为基础产生的协同人学

黄:好的ꎮ 那么ꎬ东正教灵修传统与俄罗斯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张:用霍鲁日的说法ꎬ一个民族的哲学应该表达该民族精神(或心智)ꎮ 他认为ꎬ是东正教塑造了

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心智ꎮ 因此ꎬ俄罗斯哲学就应该表达东正教ꎬ揭示其基本内涵ꎮ 东正教灵性最实

质的东西就是灵修传统ꎬ就是静修主义ꎮ 然而ꎬ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根本不是东正教的ꎬ而是

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的ꎬ此外ꎬ它也没有触及到静修主义ꎬ只有 ２０ 世纪初发生的那场“赞名派”与“反赞

名派”的争论是个例外ꎮ 霍鲁日指责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揭示俄罗斯人的心智

和精神ꎬ其目的是正确的ꎬ但手段是不合理的ꎮ
黄:这是很重要的点评ꎬ值得我们认真反思ꎮ 那么ꎬ您在东正教的灵修里找到了什么东西呢?
张:目前我依然处在研究霍鲁日的阶段ꎮ 他认为ꎬ在东正教灵修传统里ꎬ包含一套对人的独特看

法ꎬ一套独特观念ꎬ它们完全有别于西方哲学对人的看法ꎮ 换言之ꎬ东正教人学不同于天主教的人学

和新教的人学ꎮ 在东正教人学的基础上ꎬ可以建立一套新的人学ꎮ 霍鲁日就是这样做的ꎬ他获得一种

完全新的人学———协同人学(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ꎬ它就是在东正教人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ꎮ 协

同人学有强大的解释功能ꎮ
黄:我感觉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聊ꎬ今天因时间关系ꎬ就聊到这里ꎬ我们再找时间继续聊ꎮ
张:好的ꎮ
黄:我们接着和百春聊ꎮ 现在我们依然在聊第一个问题ꎬ就是您怎么走上东正教神学的研究这条

路的ꎮ 您开始的时候从事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研究ꎬ后来发现它根本不是对俄罗斯民族心智的反映ꎬ
然后您就找到了东正教的灵修传统ꎮ
张:是的ꎬ不过ꎬ获得这个发现是通过当代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霍鲁日教授ꎮ

东正教的灵修

黄:我们刚好聊到了东正教灵修传统ꎬ其独特之处在于由静修主义为代表的灵修方式ꎬ即独修方

式ꎮ 现在我们接着这个话题聊ꎮ 在俄罗斯的东正教里ꎬ主要的灵修方式是静修主义的吗?
张:其实ꎬ基督教的集体和静默(也叫独修)灵修这两个传统ꎬ在俄罗斯都有ꎮ 表面上看ꎬ毫无疑

问ꎬ集体修行方式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ꎬ比如ꎬ在俄罗斯各地的修道院里ꎬ修士们主要是从事集体的修

行ꎮ 修道院制度就是集体的修行制度ꎮ 实际上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ꎬ完全的、纯粹的独修形式是非常

少见的ꎮ 即使是独修形式的创始人圣安东尼也没有自始至终坚持独修方式ꎬ他在修行之初曾经获得

过长老的指导ꎬ后来他确实把自己关起来ꎬ进行与世隔绝的真正意义上的独修ꎮ 但是ꎬ当他修行到一

定地步之后ꎬ他又开始指导其他修士进行修行ꎮ 另外ꎬ完全的与世隔绝的独修也会面临各类挑战ꎮ 不

过ꎬ独修的方式在东正教世界几乎没有中断过ꎬ而且独修的方式主要是在修道院里存在ꎮ 通常ꎬ在修

道院里ꎬ或离修道院不远的地方ꎬ有单独的小修道室ꎬ个别修士在这里从事单独的修行ꎮ 这样的修士

始终是有的ꎬ不过很难被我们发现ꎮ 只有当这样的修士“修成正果”了ꎬ才为外界所知ꎮ 这样的人一旦

出现ꎬ无论修道院内部的修士ꎬ还是外界的平信徒ꎬ都会到他那里去咨询ꎬ寻求灵性帮助ꎮ 这样的人通

常就称为“长老”ꎮ 在俄罗斯ꎬ长老制是非常著名的ꎮ 尽管长老在基督教灵修产生之初就有ꎬ但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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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度ꎬ长老制是在俄罗斯东正教里成熟的ꎮ 长老必须从事单独的修行ꎬ这种修行方式可能持续十几

年或几十年ꎮ
黄:这批长老是神父、司祭吗?
张:长老主要都是修士ꎬ基本上都没神职ꎮ
黄:修士必须是独身了?
张:修士必须独身ꎬ就是所谓的出家人ꎬ像在佛教里的和尚那样ꎮ
黄:但是ꎬ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是有结婚的ꎮ
张:东正教里的神职人员的确有结婚成家的ꎮ 因此ꎬ在东正教里ꎬ有白神品和黑神品之分ꎮ 白神

品就是指那些有家室的神职人员ꎬ黑神品就是指不结婚的ꎬ出家的神职人员ꎮ 白神品是不允许晋升为

主教的ꎬ除非丧偶后出家成为修士ꎬ才可以晋升为主教ꎬ因为东正教的主教都是从修士里选出来的ꎮ
不过ꎬ针对早期基督教会里的主教是否应该独身ꎬ没有明确规定ꎮ 大约从第七世纪开始ꎬ东方教会的

主教就开始从修士里遴选了ꎮ 因此ꎬ在东方基督教会里ꎬ修士的地位越来越高ꎮ
黄:天主教会里也一样ꎬ修士地位非常高ꎮ
张:是的ꎬ天主教会的所有神职人员都是独身的ꎮ 不过ꎬ天主教的修士与东正教的修士有不同的

志向ꎮ 东正教修士生活在修道院里ꎬ他们专注于修行ꎬ心无旁骛ꎮ 天主教修士们组成各种修会ꎬ每个

修会都有自己的使命ꎬ比如有的修会以传教为目的ꎬ有的修会以从事学术研究为目的ꎬ有的修会从事

教育活动ꎬ有的修会从事慈善事业等等ꎮ 这些“业务”与纯粹的宗教修行没有直接关系ꎮ 在东正教的

修士们看来ꎬ这些“业务”会妨碍修士们的修行ꎮ
黄:天主教的修士们要发三愿:绝色、绝财、绝意ꎮ 东正教的修士也是这样吗?
张:是的ꎮ 这是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统一要求ꎮ
黄:绝意就是服从ꎮ 那么ꎬ服从谁? 修道制度里也有领导ꎬ也有组织?
张:在集体修行方式里ꎬ就是顺服修道院的院长ꎬ在罗马天主教会里ꎬ就是服从修会的会长ꎮ 至于

单独修行ꎬ刚才说过了ꎬ纯粹的单独修行方式是非常罕见的ꎮ 即使是单独修行ꎬ也需要由长老指导ꎬ因
为否则的话ꎬ修行过程中一旦出现偏差ꎬ是非常危险的ꎮ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火入魔”的状态ꎮ 因

此ꎬ长老在单独修行方式里是必不可少的ꎮ 在单独修行里ꎬ修士必须服从自己的长老ꎮ 这里的服从是

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的ꎬ就是说ꎬ修士必须在一切方面ꎬ一切问题上绝对服从长老ꎮ 修士不应该表达

自己的意志ꎬ长老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ꎮ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意志自由之类的观念ꎮ 比如ꎬ关于东正教

的灵修有个说法ꎬ就是为了获得圣灵ꎮ 然而ꎬ修士们在修行过程中ꎬ常常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圣灵ꎬ被圣

灵感动了ꎮ 但是ꎬ长老们会很轻松地发现这是被邪灵感动了ꎬ而不是圣灵ꎮ
黄:对ꎬ您谈到圣灵ꎬ在修行过程中非常重要ꎮ 是不是因此ꎬ基督教的修行才叫灵修?
张:灵修这个名称并不十分准确ꎬ因为基督教的修行其实也针对身体ꎬ尤其是在其初级阶段ꎮ 有

人曾经把宗教的修行翻译成苦修或禁欲主义ꎬ就是因为在修行过程里ꎬ修行者克制和压制自己的各类

身体欲望ꎬ甚至有极端的情况ꎬ就是残害自己的身体ꎮ 但这个翻译过分注重修行的身体方面了ꎮ 实际

上ꎬ灵修涉及到人的身体、心理、灵性等各个层面ꎬ这是一个综合的现象ꎮ 当然ꎬ基督教的灵修自然离

不开圣灵的指引ꎮ
黄:旧约主要谈圣父ꎬ新约主要谈圣子ꎮ 关于圣灵ꎬ说法比较复杂且不是如此的明确ꎮ 那么ꎬ在东

正教的灵修里ꎬ如何把握圣灵呢?
张:关于圣灵的问题始终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难点ꎮ 东正教神学也没有形成关于圣灵的系统理

论ꎮ 但是ꎬ在实践上ꎬ东正教传统有自己对待圣灵的态度ꎮ 这个实践就是灵修ꎮ 而且ꎬ严格意义上的

灵修是需要有人指导的ꎮ
黄:指导者就是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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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静修主义里ꎬ指导者就是长老ꎮ 用霍鲁日的话说ꎬ长老和徒弟(也叫见习修士)之间构成一

个“对子”ꎮ 一般情况下ꎬ单独修行的修士必须在有经验的长老的指导下进行修行ꎮ
黄:这个长老是修士自选的? 还是由人指定的?
张:实际上是双向选择ꎮ
黄:双向选择之外ꎬ还有没有组织?
张:没有ꎮ
黄:如同我们的学生选导师?
张:差不多ꎬ不过ꎬ一旦选定ꎬ长老和修士之间就是绝对服从的关系ꎬ即上边谈到过的“绝意”ꎮ 修

士要百分之百地服从长老ꎬ甚至连一天喝几口水都要问长老ꎮ 在外人看来ꎬ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ꎮ 不

过ꎬ在灵修过程里ꎬ彻底放弃自己的意志是修行的必要条件ꎮ 因为修士的任何意志表现ꎬ几乎都会导

致走火入魔ꎮ
黄:如果修士在修炼过程中感觉到自己被圣灵感动了ꎬ那基本上就是走火入魔了ꎮ
张:对ꎮ 所以必须要有一位修行经验丰富的长老随时指导ꎮ 他们之间应该非常默契地配合ꎬ才能

逐渐达到修行的效果ꎮ
黄:修士和长老之间应该是心有灵犀ꎬ一点就通ꎮ 不过ꎬ这里也有一定的神秘主义成分ꎮ
张:的确如此ꎮ 长老与修士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ꎮ 与我们的老师不同ꎬ我们老师

担心学生听不懂ꎬ就不厌其烦地解释ꎮ 但是ꎬ在长老和修士之间ꎬ没有那么多的理论ꎬ他们之间的交

流ꎬ确实一种灵性上的沟通ꎮ 这也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ꎮ 无论是东正教会内部ꎬ还是

俄罗斯的学术界ꎬ至今依然很少有人关注灵修的研究ꎮ 实际从事灵修的人ꎬ没有意愿表达自己的感

受ꎬ外人又很难理解修士所获得的体验ꎮ

二、您个人的研究现状

黄:现在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开始探讨第二个问题了ꎮ 第一个问题ꎬ就是您如何走向宗教神学研

究ꎬ我大致已经清楚了ꎮ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ꎬ就是您目前研究的内容ꎬ似乎是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两个东西ꎬ起初

您用很大的精力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ꎬ现在则主要研究东正教ꎬ具体地说ꎬ就是东正教的灵修传统ꎮ
您放弃俄罗斯哲学研究了吗?

理性及理性主义

张:当然没有ꎮ 在宗教学专业方面ꎬ我是自学的ꎬ没有经过科班训练ꎮ 起初我是研究俄罗斯哲学

的ꎬ即使是现在ꎬ我也没有放弃俄罗斯哲学研究ꎮ 在我看来ꎬ在哲学和宗教学之间做出过分严格的区

分是没有道理的ꎬ无论在理论上ꎬ还是在实践上ꎬ都是行不通的ꎮ 把它们严格区分开ꎬ这是西方学术界

的传统做法ꎬ在那里一切都是分离的ꎬ知识领域越分越细ꎮ 我个人很不适应这个学科划分的方式ꎬ学
术研究应该以问题为主ꎬ而不是以学科、领域为主ꎮ

黄:其实ꎬ西方这套做法ꎬ现在也用到我们的中学(国学)上来了ꎮ
张:确实如此ꎮ 在西方话语下ꎬ无法研究东正教ꎮ 比如ꎬ用黑格尔、康德的哲学来处理东正教内容

是绝对不允许的ꎮ 正如绝对不能用他们的哲学来处理我们的中学一样ꎮ 不过ꎬ以黑格尔和康德为代

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个话题ꎮ
黄:在这里ꎬ我们已经涉及到第二个话题ꎬ就是您现在在研究什么ꎮ 您先是研究俄罗斯白银时代

的这批哲学们ꎬ后来ꎬ霍鲁日教授给您一个重要的提醒ꎬ让您意识到这些哲学家们并没有很好地表达

俄罗斯民族的心智ꎮ 其主要原因就是白银时代的这批哲学家们用所谓的西学来阐释俄罗斯民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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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ꎮ 这里的西学就是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ꎮ
张:没错ꎬ在这里完全可以用“西学”这个说法ꎮ 狭义上的“西学”就是天主教世界的学术传统ꎬ以

及后来的新教学术传统ꎮ
黄:当然ꎬ西学还包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抛弃神学信仰的人文学(感性和理性)传统ꎮ 那

么ꎬ俄罗斯民族的心智是不是也应该与理性主义对立呢?
张:是的ꎮ 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Ｆｅｄｏｒ 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Ｔｙｕｔｃｈｅｖꎬ１８０３—１８７３)有一首诗ꎬ大意是用

理性的尺度无法度量俄罗斯民族ꎬ因为俄罗斯的“身材”太独特了ꎬ只能通过信仰的途径来接近俄罗斯

民族的心智ꎮ
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也走了理性主义的路线了?
张:不是的ꎮ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宗教哲学ꎬ就是因为它尝试恢复信仰在哲学里

的地位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它是反对理性主义传统的ꎮ 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都在批判西方的

理性主义ꎬ将理性主义看作是西方哲学的原罪ꎮ
黄:其实ꎬ我们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也开始批判西方的理性主义ꎮ
张:但是ꎬ我们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ꎬ似乎始终没有触及它的根源ꎮ 另外ꎬ当今我国哲学研究的

立场依然理性主义的ꎮ
黄:对ꎬ其表现形式就是唯科学主义ꎮ
张:理性主义有两个流派ꎬ其中有一个流派是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ꎬ它与唯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起ꎮ

另外一个理性主义表现在唯心主义里ꎬ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其最高代表ꎮ 不过ꎬ理性主义也其积极的意

义ꎮ 理性是需要的ꎬ没有理性是不行的ꎮ 中国文化传统中就缺乏理性元素ꎬ填补理性位置的不是信

仰ꎬ而是感性ꎮ 中国人的感性非常发达ꎬ甚至过于发达了ꎮ 所以ꎬ理性主义在对中国文化的矫正方面ꎬ
是有其积极意义的ꎮ 但是ꎬ信仰在本质上并不是一味地反理性的ꎮ 只有盲目的信仰才是彻底反对理

性的ꎮ
黄:现在还能说中国文化缺乏理性吗?
张:就当今情况而言ꎬ我觉得完全相反ꎬ现在我们过分理性化了ꎬ理性主义渗透到我们的骨髓ꎮ 这

是非常可怕的ꎮ
黄:您是指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吗?
张:是的ꎮ 有点儿矫枉过正了ꎮ
黄:似乎理性可以搞定一切ꎮ 无论什么真理ꎬ都可以靠理性来搞定ꎮ
张:确实如此ꎮ 就是建立人间天堂———共产主义ꎬ也不能完全靠理性ꎮ 我相信ꎬ在共产主义里ꎬ人

类依然需要信仰ꎮ
黄:您把理性主义分为两类ꎮ 其中一类理性主义与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ꎬ另外一类与唯物主义结

合在一起ꎮ 那么ꎬ白银时代的这些哲学家们所批判的ꎬ是不是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呢?
张:不是的ꎮ 白银时代哲学家们对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批判的不多ꎮ 他们主要批判的还是唯心

主义的理性主义ꎬ尤其是德国古典的唯心主义ꎮ 我觉得ꎬ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主要体现在我们今天的

中国人的思想里ꎬ而且是公开的、明显的ꎮ 在西方ꎬ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一直处在隐藏的状态ꎮ
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批判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ꎮ 那么ꎬ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批判呢?
张: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们认为ꎬ哲学不能离开宗教ꎮ 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最终会导致无神论ꎮ 在

这个意义上ꎬ无神论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物ꎮ
黄:所有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批判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理性主义ꎮ 那么ꎬ唯物主义的理性主

义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
张:实际上ꎬ白银时代宗教哲学针对的是西方的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ꎮ 因为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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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表现得比较弱ꎬ没有那么明显ꎮ 所以ꎬ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ꎬ即
德国古典哲学ꎮ 不论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ꎬ还是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ꎬ最终都会导致抛弃信仰ꎮ

黄:是的ꎮ 唯心主义的理性最后必然导致抛弃信仰ꎬ更何况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了ꎮ
张: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看来ꎬ天主教神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神学ꎬ就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ꎮ

托马斯阿奎那(Ａｑｕｉｎａｓꎬ １２２５—１２７４)的神学以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ꎬ约公元前 ３８４—３２２)的哲学

为基础ꎮ 我们知道ꎬ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其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为特征ꎮ 因此ꎬ天主教神学是一种理

性主义的神学ꎮ
黄: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神学ꎮ 这其实也是马丁路德(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ꎬ １４８３—１５４６)所批判的ꎮ
张:对ꎬ马丁路德直接针对天主教的理性主义神学ꎮ 他认为ꎬ这种神学已经远离了信仰ꎬ远离了

«圣经»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东正教和新教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是一样的ꎬ它们都认为天主教过分陷入到理

性主义ꎬ因此其信仰成分已经淡化了ꎮ
黄:新教的追求是找回被掩盖的信仰自身ꎬ并巩固它ꎮ
张:东正教徒很聪明ꎬ他们从新教徒对天主教的批判中看到了天主教的弱点ꎬ即它的理性主义ꎮ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ꎬ一个是其纯粹的理性主义ꎬ表现形

式就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ꎬ另一个方面就是信仰的弱化和丧失ꎬ结果就是无神论ꎮ
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的代表人物有很多ꎬ比如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弗兰克 (Франк С.

Л. ꎬ１８７７—１９５０)、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ꎬＭｉｃｈａｉｌ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ꎬ１８９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等等ꎬ在文学方面还有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ꎬ
Ｄｍｉｔｒｉｊ Ｍｅｒｅｚｊｋｏｖｓｋｉｊꎬ１８６５—１９４１)和罗赞诺夫(В. В. РозановꎬＶａｓｉｌｉｊ Ｒｏｚａｎｏｖꎬ１８５６—１９１９)ꎮ 他们的

立场有没有差别?
张:在对待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方面ꎬ在对待无神论方面ꎬ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ꎮ 因此ꎬ可以说ꎬ

在俄罗斯ꎬ有一个宗教哲学传统ꎮ 宗教哲学家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ꎮ 这是一个时代的默契ꎮ
黄:但是ꎬ我们知道ꎬ在俄罗斯之后的苏联ꎬ最终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获得了胜利ꎮ
张:您说的非常正确ꎮ 在那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ꎬ无神论和宗教信仰的较量中ꎬ获得胜利的是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ꎮ 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ꎮ 因为我们知道ꎬ伟大的哲学家的理论几乎都是乌托邦ꎬ
比如柏拉图的理论ꎮ 他认为ꎬ理念是真实的ꎬ感性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ꎬ变动不居的ꎮ 于是ꎬ柏
拉图在现实生活中是个悲剧人物ꎬ他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姑娘ꎬ因为她在他的理念世界里ꎮ 这

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悲剧ꎮ
黄:柏拉图用女子做比喻了吗?
张:柏拉图倒是没直接谈到这个比喻ꎮ 不过ꎬ我们可以从他的学说里推断出来ꎮ 他在追求智慧ꎬ

智慧不在感性世界里ꎬ而在理念世界里ꎮ 这个理念世界就是理性的世界ꎮ
黄:在理念世界里ꎬ就没有信仰的地盘了吗?
张:对ꎬ理念世界不需要信仰ꎮ 不但如此ꎬ在理念世界里也没有感性的位置ꎮ 白银时代的宗教哲

学反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ꎬ因为这个传统最终会抛弃宗教和信仰ꎮ

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返回到抽象和虚无缥缈的宗教之中ꎬ在哲学里他们谈宗教ꎬ在宗教里他

们又自称为哲学家

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返回到宗教了吗? 他们的宗教是什么宗教? 是东正教吗?
张:他们追求返回宗教ꎬ但他们没有返回东正教ꎬ而是返回到了一般意义上的宗教ꎮ 然而ꎬ一般的

宗教是不存在的ꎬ只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ꎬ只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等等具体的宗教ꎮ
黄:是的ꎬ他们所说的上帝和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根本不是一回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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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他们的上帝是哲学家的上帝ꎬ是帕斯卡尔(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ꎬ１６２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１６６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批判的那个上帝ꎮ 基督教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ꎮ 因此ꎬ可以说ꎬ白银时代的宗教

哲学家们返回到宗教了ꎬ但没有返回到东正教ꎬ至少大部分宗教哲学家是如此ꎮ
黄:看来ꎬ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离东正教还是有一定距离的ꎮ
张:是的ꎮ 他们不但远离了东正教ꎬ而且远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ꎮ 比如ꎬ梅列日科夫斯基直

接返回到多神教那里去了ꎬ罗赞诺夫返回到犹太教那里去了ꎮ 即使是别尔嘉耶夫等人ꎬ也离东正教很

远ꎮ 至少东正教会是不接受他们的学说的ꎮ
黄:就是说ꎬ虽然他们批判了理性主义ꎬ虽然他们批判了信仰的丧失ꎬ但是ꎬ他们自己却没有能够

返回东正教传统ꎬ甚至没有能够返回到基督教的传统ꎮ
张:对ꎮ 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想要恢复信仰ꎬ恢复宗教ꎮ 但是ꎬ他们不清楚ꎬ到底应该恢复什

么样的信仰ꎬ什么样的宗教ꎮ
黄:这就有点像当今西方哲学里的解构主义ꎬ它的主要使命是解构、批判ꎮ
张:是的ꎬ解构主义者们在建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贡献ꎮ
黄: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建构的是一种虚无缥渺的东西ꎬ他们的上帝应该是打引号的“上

帝”ꎮ
张:索洛维约夫就把上帝等同于绝对、绝对的存在者ꎮ 这个上帝几乎不与人交流ꎬ是个高高在上

的上帝ꎮ
黄:在哲学里ꎬ他们谈宗教ꎮ 在宗教里ꎬ他们又自称为哲学家ꎮ
张:哲学家们的确很狡猾ꎮ 霍鲁日就发现了ꎬ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过于

随意了ꎮ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保守东正教传统ꎮ 因此ꎬ霍鲁日断定ꎬ他们没有真正地、如实地表达

俄罗斯民族的心智ꎮ 我完全同意霍鲁日的这个判断ꎮ 如果说科学没有国界ꎬ没有中国的数学、物理学

和化学等等ꎬ那么ꎬ关于哲学就不能这么说ꎮ 哲学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ꎬ即使是德国古典哲学也带

有浓厚的德意志色彩ꎮ 在我看来ꎬ“中国哲学”这四个字是很成问题的ꎮ 在我国哲学界ꎬ竟然有一批哲

学家ꎬ他们声称自己在搞哲学ꎬ是纯哲学ꎬ不涉及民族特性ꎮ 似乎他们在搞一种普遍的哲学ꎮ 我觉得ꎬ
这是荒唐的ꎮ 俄罗斯哲学ꎬ尤其是俄罗斯宗教哲学ꎬ始终在尝试寻找自己的民族特性ꎮ 这一点非常吸

引我ꎮ 在方面ꎬ霍鲁日是个典型代表ꎮ 所以ꎬ我对他特别关注ꎮ 后来我极力地向杜维明教授推荐他ꎮ
２０１３ 年ꎬ杜维明教授邀请霍鲁日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举办一次系列讲座ꎬ也是我做的现场

翻译ꎮ
黄:霍鲁日的讲座都整理出来了吗? 出版了吗?
张:他于 ２００９ 年在我那里举办的系列讲座已经整理出来ꎬ２０１０ 年在香港出版了ꎮ 他在北大的那

次系列讲座也整理出来了ꎬ已经交给一家出版社ꎮ 不过ꎬ出版方面遇到了点麻烦ꎬ主要问题是其中涉

及到宗教问题ꎮ 霍鲁日就是研究宗教的ꎬ怎么能不涉及宗教问题呢?
黄: 哪家出版社?
张:是安徽大学出版社ꎮ
黄:现在我清楚了ꎬ您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批判ꎮ 您发现了白银时代宗教哲

学的问题所在ꎮ
张:我承认ꎬ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哲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ꎮ 主要的就是让我对宗教有了新的认识ꎮ

原来ꎬ哲学离不开宗教ꎮ 在中世纪ꎬ哲学依赖于宗教神学ꎬ为宗教神学服务ꎬ在宗教里吸取资源ꎮ 在近

现代ꎬ哲学又到科学里吸取资源ꎮ 今天已经清楚ꎬ对哲学而言ꎬ科学的资源是有限的ꎬ而且几乎被彻底

吸收了ꎮ 所以ꎬ哲学开始向宗教返回ꎮ 我觉得ꎬ宗教才是哲学的取之不尽的资源ꎬ在西方尤其如此ꎮ
黄:但是ꎬ“哲学家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ꎮ 那么ꎬ对宗教而言ꎬ宗教哲学有什么用呢?

５８１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 １４ 期ꎬ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张:其实ꎬ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把基督教的上帝给弄丢了ꎮ 但是ꎬ他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又

把基督教的上帝找回来了ꎮ 有很多人是通过康德走到上帝的ꎮ 同样道理ꎬ在当今的俄罗斯ꎬ有很多人

正是通过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而走向东正教的ꎮ
神学研究者是否必须为信徒?
黄: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的一种所谓的汉语神学了ꎮ 其实汉语神学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ꎬ就

是从事汉语神学的人ꎬ是否一定要成为基督徒ꎮ 有一段时间ꎬ人们对非基督徒从事汉语神学研究持怀

疑态度ꎮ 您怎么看待汉语神学研究?
张:关于汉语神学ꎬ我的意见是ꎬ信徒和非信徒都可以搞ꎮ 这是由我们中国的语境决定的ꎮ 在中

国ꎬ非信徒的基督教神学研究对汉语神学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ꎮ 我认为ꎬ没有必要怀疑非基督徒对汉

语神学的研究是否是正统的ꎮ 如果我们看看西方的神学研究ꎬ那么ꎬ就会发现ꎬ即使是异端分子ꎬ他们

对基督教神学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基督教神学的建立就是为了反对这些异端ꎬ至
少早期教父神学是如此ꎮ

黄:那您的意思是ꎬ异端也会对汉语神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了?
张:是的ꎮ 我觉得ꎬ汉语神学自身的建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ꎮ 现在不能故步自封ꎬ上来就排斥异

端ꎮ 没有异端ꎬ汉语神学也很难发展ꎮ 换言之ꎬ没有异端ꎬ只能证明汉语神学里惰性太强了ꎮ 人们不

擅长思考ꎬ只是盲目地接受西方的基督教神学思想ꎮ
黄:就是机械的接受ꎮ
张:在神学上的消极性表明我们的神学思维能力不够ꎮ 这同时也反映出信仰的薄弱ꎮ 虔诚的信

仰很容易导致异端ꎮ 异端就是一种选择ꎮ 不同的选择是思想积极性的表达ꎮ 什么是虔诚的信仰? 这

里需要个人的体验ꎮ 在个人体验方面ꎬ差别是明显的ꎮ
黄:信仰要用心去体验ꎮ
张:是的ꎬ不怕您走错路ꎮ 错误的道路必须都经历了ꎬ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ꎮ
黄:所以ꎬ这可能就是您讲的东正教的灵修传统ꎮ 在灵修过程里ꎬ有各种考验、挣扎和痛苦ꎮ
张:在灵性生活里充满考验和挣扎ꎮ 这里没有逻辑可言ꎬ奇迹随时发生ꎮ 在新约福音书里有一个

故事ꎮ 与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强盗ꎮ 当天晚上ꎬ耶稣对一个强盗说ꎬ您跟我一起进乐园

去ꎮ 天主教和新教通常不太注意这个隐喻ꎮ 我发现ꎬ天主教和新教不关注的东西ꎬ东正教特别关注ꎮ
耶稣之所以邀请那个“善盗”一同进乐园ꎬ就是因为这个“善盗”在灵性生命上的高度已经够了ꎮ 否

则ꎬ耶稣不会邀他一起去乐园的ꎮ 这就是灵性生活里的逻辑ꎬ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日常逻辑ꎮ
黄:新教好像没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大问题ꎮ 那东正教怎么来看这个所谓的“善盗”问题?
张:东正教不太看重人的罪ꎮ 人犯罪是正常的ꎬ因为他有原罪ꎮ 耶稣就反对信仰上的老好人ꎬ不

冷也不热ꎮ 汉语神学的建立ꎬ不能光靠这些老好人ꎮ 汉语神学不但要借鉴新教神学的资源ꎬ不但要借

鉴天主教神学的资源ꎬ而且也要借鉴东正教神学的资源ꎬ甚至是异端的资源ꎮ 我认为ꎬ中国文化里的

资源对汉语神学也是有益的ꎮ
黄:对ꎬ我顺着这个话题再聊几句ꎬ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ꎮ 我曾在深圳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一

篇文章ꎬ题目是“汉语索隐神学”ꎮ 在这里我试图考察一个思想ꎬ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挪亚的后代ꎬ既然

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代ꎬ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ꎮ 那么ꎬ我们在中国怎么能找到亚伯拉罕的痕迹? 所

以ꎬ有人在中国的汉字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ꎮ 比如说ꎬ中国的汉字里面有很多的十字架的标志ꎮ 当

然ꎬ有些人觉得ꎬ这是异端的想法ꎮ 但我自己后来也研究了一下ꎬ觉得我们可以怀疑这样的做法ꎬ但
是ꎬ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ꎮ 凭什么说ꎬ我们也是或不是挪亚的后代ꎬ亚伯拉罕的后代?

张:换个说法ꎬ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ꎬ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语境ꎮ 比如ꎬ老子和孔子ꎮ 基督教要想

在中国传播ꎬ必须面对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遗产ꎮ 不能把他们的学说完全看作是异端ꎬ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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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抛弃ꎮ 基督徒不应该武断地说ꎬ老子和孔子就在地狱里受煎熬ꎮ 我觉得ꎬ老子和孔子的学说对基督

教而言ꎬ也是有积极意义的ꎮ 正如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基督教神学而言绝不是可有

可无的一样ꎮ
黄:«罗马书»里说ꎬ神性是明明可知的ꎮ 神自身是不可见的ꎬ但是ꎬ我们可以通过神的造物来了解

神ꎮ 不过ꎬ我们不能随意地替代神做判断ꎮ 我个人觉得ꎬ老子和孔子是否在地狱里ꎬ这不是我们能够

判断的ꎬ因为按照我所理解的新教ꎬ我们对任何人都是没有办法下终极的结论ꎮ 但是ꎬ我相信ꎬ如果孔

子现在在天堂里ꎬ那么ꎬ他靠的也是耶稣基督ꎬ虽然耶稣出生在他之后ꎮ 所谓的耶稣出生在孔子之后ꎬ
这是就肉身而言的ꎮ

张:对ꎬ我认同这个逻辑ꎮ
黄:我认为ꎬ基督教的神是公义的神ꎬ他也是慈爱的神ꎮ 因此ꎬ他不会冤枉孔子ꎮ 所以ꎬ我从来不

说ꎬ孔子应该下地狱ꎬ当然ꎬ即使他得救ꎬ按照新教的教义ꎬ他也是应该通过基督而得救的ꎮ
张: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ꎮ 不过ꎬ我相信ꎬ如果孔子在地狱里受煎熬ꎬ那么ꎬ很多中国人宁愿和他

一起受地狱之苦的煎熬ꎬ尤其是知识分子ꎬ这是他们的秉性ꎮ
黄:在对白银时代进行反思时ꎬ我们涉及到一个话题ꎬ就是那个时候的宗教哲学家们的上帝与基

督教的上帝有一定的距离ꎮ 作为信徒ꎬ他们与东正教会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ꎮ 那么ꎬ您个人是否也遇

到过这样的挑战ꎬ比如ꎬ您自己不是信徒ꎬ但是ꎬ您现在却要来研究东正教ꎬ研究基督教神学里面的重

要问题ꎮ 那您是否会遇到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们所遇到的问题?
张:我明白您的意思ꎮ 不过ꎬ我觉得ꎬ我不会重蹈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们的覆辙ꎮ
黄:现在ꎬ我看您好像是在批判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们ꎮ
张:至少我没有完全跟随他们ꎮ 很多年以前ꎬ我写过一篇文章ꎬ论述他们的信仰的悲剧ꎮ 这篇文

章是用俄文写的ꎬ发表在«哲学问题»杂志上ꎮ 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们都是信徒ꎬ但是ꎬ他们对待东

正教的态度是有问题的ꎮ 他们处理东正教的方式过于随意了ꎮ 与他们不同ꎬ我研究东正教是非常严

肃的ꎬ我的目的是寻找原汁原味的东正教ꎮ 只不过我是从纯粹学术的立场出发来做这件事情ꎮ
“信”如何可能?
黄:比如说ꎬ在您谈上帝的时候ꎬ您会说这个上帝是一个像黑格尔等人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上帝ꎬ还

是一个哲学家的上帝ꎬ或者ꎬ您在研究东正教神学的时候ꎬ在谈到上帝这个概念时ꎬ您是如何理解的?
是按照东正教信徒的方式理解吗? 再具体点说ꎬ您在谈到上帝的时候ꎬ这个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和

雅各的上帝ꎬ还是哲学家的上帝?
张:对我个人而言ꎬ这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ꎮ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神学院讲东正教灵修ꎬ有学生提

出一个问题ꎬ说您对基督教那么了解ꎬ对东正教有那么深入的研究ꎬ为什么不接受它呢? 到时候ꎬ我们

基督徒在天堂里ꎬ您却没有进去ꎬ您不觉得遗憾吗?
黄:我倒没这个意思ꎮ 我是在学理的层面来探讨ꎮ
张:这里涉及到个人的信仰问题ꎬ这是个十分隐秘的话题ꎮ 我当然非常希望进天堂ꎬ我也非常愿

意相信上帝ꎬ但条件是ꎬ如果有天堂ꎬ如果有上帝的话ꎮ 就是说ꎬ这是我个人的问题ꎬ诚实地说ꎬ一旦我

相信有天堂存在ꎬ有上帝存在ꎬ我为什么不信呢? 我一定要信的ꎮ 但是ꎬ当我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

的时候ꎬ我不能强迫自己相信上帝ꎮ 因此ꎬ我越来越觉得ꎬ在信仰的问题上ꎬ是需要完全的自由的ꎮ 信

仰上帝需要契机ꎬ可能还会有些客观的原因ꎬ用佛教的术语ꎬ这里可能还需要一定的缘分ꎮ 总之ꎬ自由

是前提ꎮ 没有自由的信仰ꎬ我是不能接受的ꎮ 我目前的状况是ꎬ主要精力在学术研究上ꎬ我就停留在

这个层次上ꎮ 我不是那种不解决上帝是否存在ꎬ就无法生存下去的人ꎮ 上帝到底是否存在ꎬ对我是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ꎮ 这个状态类似于克尔凯郭尔(Ｓｏｒｅｎ Ａａｂｙｅ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ꎬ１８１３ 年—１８５５)讲的那种处

在门槛的状态ꎮ 不过ꎬ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东正教进行的学术研究上ꎮ 我甚至这样想ꎬ如果我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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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ꎬ指不定我现在已经信基督教了ꎮ 相反ꎬ我研究的越多ꎬ越深入ꎬ看到的东西就越多ꎬ研究的冲

动就越强烈ꎬ对信仰的冲动反倒淡化了ꎮ
黄:就是把信仰问题悬隔起来ꎬ不敢轻易的采取行动?
张:没错ꎮ
黄:或者前进一步ꎬ或者后退一步ꎬ都让您左右为难ꎮ
张:对ꎬ确实是左右为难ꎮ
黄:您也不敢干脆利索ꎬ我就后退一步ꎬ放弃研究ꎬ一走了之ꎮ
张:不可能ꎬ绝不可能ꎮ
黄:后退一步是绝不可能ꎮ 那么ꎬ前进一步ꎬ您觉得有可能吗?
张:对很多人而言ꎬ前进一步ꎬ或后退一步ꎬ也许是个很简单的问题ꎮ 但是对我而言ꎬ问题越来越

复杂ꎮ 首先ꎬ到现在为止ꎬ让我放弃基督教研究ꎬ已无可能ꎮ 我是在用我的生命做这个研究ꎮ 很难想

象ꎬ我放弃基督教的研究后ꎬ我还会去研究什么东西ꎮ 正如我当年曾经非常喜欢读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ꎬＬｅｖ Ｎｉｋｏｌａｙｅｖｉｃｈ Ｔｏｌｓｔｏｙꎬ Ｌｅｏ Ｎｉｋｏｌａｙｅｖｉｃｈ Ｔｏｌｓｔｏｙꎬ１８２８ 年 ９ 月 ９ 日—１９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的作品ꎬ后来ꎬ当我接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ꎬ Ｆｙｏｄｏｒ
Ｍｉｋｈａｉｌｏｖｉｃｈ Ｄｏｓｔｏｙｅｖｓｋｙꎬ１８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１８８１ 年 ２ 月 ９ 日)的作品后ꎬ很难再回头去读托尔斯泰

的作品了ꎮ 同样道理ꎬ当我展开对基督教的研究后ꎬ其他东西很难再成为我的研究对象了ꎮ
黄:在我个人信仰的方面ꎬ也发生过与您类似的状况ꎮ 刚开始的时候ꎬ我读«马太福音»ꎬ一上来就

是家谱ꎬ觉得很无聊ꎬ然后是什么童女生子ꎮ 后来我看«创世记»ꎬ那里有这样的记载ꎬ什么人活了几百

岁ꎬ我几乎想哈哈大笑ꎮ 但是ꎬ随着阅读的深入ꎬ我逐渐地被某种东西吸引了ꎮ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极

度的痛苦ꎮ 这种痛苦就在于ꎬ我的心特别想信ꎬ于是我就打算相信ꎮ 但是ꎬ当我的头脑稍微冷静一下

后ꎬ我发现ꎬ自己根本不能信ꎮ 我一想到我也有可能信的时候ꎬ自己会脸红ꎬ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ꎬ会
觉得很羞耻ꎮ 但到最后ꎬ我回到了我自己当初的那个想法ꎮ 最起码这和新教特别像ꎬ我想东正教和天

主教的信徒也认可这个观点ꎬ即“信”这个东西是个奥秘ꎬ它是一个礼物ꎮ 再有就是ꎬ耶稣说ꎬ“是我拣

选了你们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ꎮ 当您刚才讲信仰需要自由的时候ꎬ其实就是说ꎬ我要去选择接受的

话ꎬ必须出自心甘情愿的自由ꎬ而这种自由仅凭您的一己之力ꎬ目前是无法获得的ꎮ 我自己的情况也

是这样ꎬ后来当我和别人讲自己是怎么信的时候ꎬ说出了我的好多事情作为见证ꎬ但是ꎬ别人听来听去

还是没有完全听懂ꎮ 因为这是一个奥秘ꎬ说不清楚ꎬ道不白ꎮ 所以道不白ꎬ是因为人们怎么相信您所

说的东西呢? 所以说ꎬ信心是上帝给的礼物ꎮ
张:我特别同意这个逻辑ꎮ
黄:就是说ꎬ当那个东西来了之后ꎬ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ꎮ 这是个时机问题ꎮ
张:所以ꎬ关于神学院学生向我提出的那个问题ꎬ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现在确实不是信徒ꎮ 但是ꎬ

谁能保证我以后也不信呢? 这里最重要的是自由ꎮ 谁在什么时候信ꎬ这是个奥秘ꎬ是自由的奥秘ꎮ 强

迫自己相信ꎬ这是违反自由原则的ꎮ 的确有这样的人ꎬ您向他简单说几句ꎬ他就信了ꎮ 我不是这样

的人ꎮ
黄:就本质来说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另外一个人来相信ꎮ 改变人心的是上帝ꎮ 至于我个人ꎬ我

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性ꎬ我是个罪人ꎮ
张:这是基督教的谦卑的美德ꎮ 在不信的问题上ꎬ大多数情况下都与此有关ꎬ就是理性的高傲ꎮ

我目前大概正好处在这个阶段上ꎬ我的立场是学术的立场ꎬ学术是讲理性的ꎬ但不一定是理性主义的ꎮ
黄:实际上ꎬ理性正是您自己所批判的对象ꎮ 在理论的层面ꎬ您是很清醒的ꎬ理性是有限的ꎮ 但

是ꎬ在实践当中ꎬ您时时刻刻又都在使用理性ꎮ
张:没错没错ꎮ 这就是哲学的悲剧ꎬ是哲学家的悲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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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所以ꎬ这样来讲ꎬ是不是与柏拉图的悲剧有点像?
张:柏拉图的悲剧也许是真正的哲学家们无法避免的ꎮ 理论与现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ꎬ它们之间

的和谐是假象ꎮ 因此ꎬ悲剧才是不可避免ꎮ 君士坦丁大帝很想皈依基督教ꎬ但是ꎬ他直到临死之前才

接受洗礼ꎮ 在理论上ꎬ他接受基督教ꎬ但是在实践上ꎬ他自己非常明白ꎬ作为帝国皇帝ꎬ他无法成为一

个好的基督徒ꎮ
黄:«圣经»里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来问耶稣ꎬ“怎么得永生”? 耶稣给他回答后ꎬ他是犹犹豫豫地走

了ꎮ 或者说ꎬ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 但耶稣准备给他讲的时候ꎬ他根本感兴趣继续聆听ꎮ 所以ꎬ我
觉得ꎬ这可能就要借用您讲的灵修ꎬ或者是我们套用宗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概念ꎬ在这里就需要“祷告”ꎮ
这时候ꎬ祷告可能就要介入了ꎬ因为我们的理性思辨是没用的ꎮ 好了ꎬ不好意思啊ꎬ打断了您的思路ꎮ
我觉得ꎬ跟您聊的是最精彩的ꎬ我自己也很激动ꎮ 下面我们接着第另一个话题聊ꎮ

您是怎么研究东正教灵修的呢?
张:如果非要说个方法的话ꎬ我觉得现象学方法比较合适ꎮ
黄:那我想听您说一下ꎬ您这个研究的具体内容ꎬ研究的对象ꎬ或者是第一手材料是什么? 现在获

得的主要的成果是什么?
张:我先说说我曾经走过的一段弯路ꎮ 我是 ２００１ 年认识霍鲁日教授的ꎬ当时我和社科院哲学所

马寅卯一起去他莫斯科的家里拜访ꎮ 但是ꎬ当时我只是觉得霍鲁日不是一般的学者ꎬ他不在主流之

内ꎮ 但是ꎬ我还没有抓住问题ꎬ也没有想到灵修问题ꎮ 后来也阅读了他的一些著作和文章ꎮ 直到 ２００９
年ꎬ把他邀请来我们这里举办系列讲座ꎬ介绍自己的最新成果ꎮ 我彻底地被他的思想迷住了ꎬ下决心

要读遍他的著作ꎮ 霍鲁日的东西是很难读的ꎮ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主任米龙诺夫(Миронов)得知我研

究和翻译霍鲁日的东西ꎬ就说ꎬ他的东西首先需要翻译成俄文ꎮ 意思是说ꎬ他的东西连俄罗斯人都读

不懂ꎬ需要翻译ꎮ 当然这是开玩笑了ꎮ 不过ꎬ我真的读进去了ꎬ感觉没有那么难ꎮ 霍鲁日把俄罗斯东

正教灵修传统描写得已经是无可挑剔了ꎮ 怎么办? 我只好大量地阅读他的著作ꎬ研究他的思想ꎮ 霍

鲁日后来多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ꎬ我们经常见面ꎮ ２０１３ 年ꎬ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

生邀请霍鲁日来参加每年一届的“嵩山论坛”ꎬ并让霍鲁日在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一次系列讲座ꎮ 就在

这个时候ꎬ我把一本关于他的思想的书的提纲给他看ꎬ他对提纲进行了修改ꎮ 这本书的题目、提纲基

本上都确定下来了ꎮ 于是我着手写了ꎮ 写了几个部分后ꎬ有些写不下去了ꎮ 我完全被霍鲁日限制住

了ꎮ 在介绍他的思想时ꎬ我没有任何自由可言ꎮ 也许他站得太高了ꎬ我只能费力地去接近他ꎮ 他对东

正教灵修传统的研究是非常独特的ꎬ很多判断是非常准确的ꎮ 但是ꎬ他关于灵修的很多说法ꎬ我接受

起来是有困难的ꎮ 原因在于我自己对灵修自身没有深入研究ꎮ 于是我打算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一下东

正教的灵修传统ꎮ 这样ꎬ这本书的写作基本停下来ꎬ我转而研究东正教的灵修ꎮ 霍鲁日对东正教灵修

的研究ꎬ不能替代我自己对它的研究ꎮ
黄:从原始资料ꎬ第一手资料开始ꎮ
张:对ꎬ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手资料ꎮ 霍鲁日研究东正教的灵修ꎬ即静修主义的方法就是现象学的

方法ꎮ 他写过一本书叫«苦修的现象学简论»ꎮ 但这本书的调子还是太高了ꎬ因为霍鲁日在这本书里ꎬ
通过现象学方法ꎬ对静修主义进行了高度的概括ꎬ提炼出静修主义的基本概念、方法等ꎮ 从这本书里ꎬ
我还是不能把握静修主义自身ꎮ 比如ꎬ我想了解ꎬ静修主义作为一个传统是怎么形成的ꎬ怎么发展的ꎬ
有哪些代表人物ꎬ有哪些著作ꎬ有哪些理论ꎬ等等ꎮ 关于这些东西ꎬ在霍鲁日那里是无法获得全面信息

的ꎮ 于是ꎬ我打算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入手ꎬ自己重新研究东正教的灵修ꎬ即静修主义ꎮ 就是抛开一

切先入为主的观念ꎬ静下心来ꎬ处理这些材料ꎮ 我想ꎬ这大概就是现象学的方法吧ꎮ
黄:这样ꎬ您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算是明确了ꎮ
张:对ꎮ 在初步接触到一些资料后ꎬ觉得静修主义离我越来越近了ꎬ它让我对很多东西有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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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ꎮ 比如ꎬ基督徒信仰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就是与基督的结合ꎮ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按照«马太福

音»的讲法ꎬ只有一条路———放弃一切ꎬ跟随基督ꎮ 换个说法ꎬ就是出家修行ꎮ 这就是我在阅读«马太

福音»时ꎬ获得的一个结论ꎬ要成为百分之百的基督徒ꎬ要百分之百地过基督徒的生活ꎬ必须出家修行ꎮ
我觉得ꎬ«马太福音»是一部关于灵性生活的福音ꎮ 难怪耶稣讲道时ꎬ很多想法他只能用比喻ꎬ因为在

世间的俗人无法理解他ꎬ经常把他的意思理解反了ꎮ 比如ꎬ关于再生的问题ꎬ不是从娘肚子里再生出

来ꎬ而是灵性的再生ꎮ 对于灵性生活ꎬ家庭关系就是一种障碍ꎬ物质财富也是障碍ꎮ 因此ꎬ耶稣讲的是

如何过一种灵性生活ꎮ 不过ꎬ耶稣在离开此世之前ꎬ并没有告诉人们ꎬ过灵性生活的具体方法ꎮ 这是

需要人自己去实践的ꎮ 因此ꎬ我觉得ꎬ像黑格尔那样ꎬ尝试从理性主义角度解读圣灵ꎬ的确是非常冒犯

的ꎮ 因为圣灵的问题ꎬ不是理论问题ꎬ而是实践问题ꎮ 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ꎬ即修行的途径ꎬ才能获得

圣灵ꎮ 在东正教里ꎬ灵修的结果就是获得圣灵ꎮ 东正教在自己历史上的确制造出来一套灵修的方法ꎮ
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哪里?
对东正教灵修有重大影响的ꎬ有哪些代表人物?
张:就是上边我们说过的ꎬ从四世纪开始ꎬ在埃及旷野里ꎮ 四世纪之前ꎬ是基督教遭受迫害的时

代ꎬ几乎没有修道生活ꎮ 那时候ꎬ基督徒们忙于应付帝国的迫害ꎮ 当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之后ꎬ有些

基督徒开始逃离帝国的保护ꎬ走向旷野ꎮ 一时间ꎬ埃及的尼罗河附近的荒漠地带ꎬ出现大批的基督徒ꎬ
他们在那里修行ꎮ

黄:重复再强调地细说一下ꎬ对东正教灵修有重大影响的ꎬ有哪些代表人物?
张:通常认为ꎬ最早从事单独修行的人是圣安东尼(约 ２５１—３５６)ꎬ他活了一百多岁ꎮ 在他之前肯

定也有到荒漠里的基督徒ꎮ 但是ꎬ正是从他开始ꎬ修道生活成为一种运动ꎮ 圣安东尼本人没有留下什

么著作ꎬ与他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城主教阿法纳西(阿塔那修ꎬ′Ａθαν σιος ′ＡλεξανδρεíαςꎬＡｔｈａｎｓｉｏ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íａｓꎬ亚大纳削、阿塔拿修、亚拿他修ꎬ２９６ 年—３７３ 年 ５ 月 ２ 日)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写了一部非

常著名的«安东尼传»ꎬ对基督教修行运动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后来本笃的叶瓦格里(Ｅｖａｇｒｉｕｓ
Ｐｏｎｔｉｃｕｓꎬ３４６—３９９)在理论上阐述了修行的一些基本要素ꎬ比如关于祷告ꎬ他写了一本书«论祷告»ꎬ对
修行过程中的祷告做了详细的描述ꎮ 此外ꎬ他还建立了关于欲望的学说ꎮ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说ꎬ因
为修行的主要任务ꎬ尤其是在初期ꎬ就是和欲望斗争ꎮ 另外一位早期的教父是埃及的马卡里乌斯

(Ｍａｅａｒｉｕｓꎬ约 ３００—３９０)ꎬ他的«灵性谈话»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ꎬ其中对灵修的高级阶段进行了

描述ꎮ
黄:这些书都有中文版的?
张:«安东尼传»有中文版的ꎬ其他两本书还没有翻译成中文ꎮ 我看的是俄文版的ꎮ 七世纪的时

候ꎬ苦修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西奈山了ꎬ在那里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ꎬ叫卡特琳娜修道院ꎬ有一位修道院

院长约翰(Ｊｏｈｎꎬ约 ５７５—６５０)写过一本书叫«天梯»ꎬ作者因此得名“天梯约翰”ꎮ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

出中文ꎬ在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ꎬ书名是«神圣攀登的天梯»ꎮ 在这本书里ꎬ天梯约翰把

修行的整个道路分为 ３０ 个阶梯ꎮ 修行者应该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向上攀登ꎬ每个阶梯都有自己的特

点ꎬ直到最高的一个阶梯ꎮ
黄:最后的一个阶梯就是与基督结合 /联合 /合一了?
张:对ꎬ这是修行的终点ꎮ 不过ꎬ灵修的终极目的与一般基督徒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ꎮ 也应该如

此ꎮ 因为所有基督徒的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ꎬ就是与基督结合ꎮ
黄:其他的都是表象ꎮ
张:对ꎮ 不过ꎬ奇怪的是ꎬ终极目的经常被遗忘ꎬ那些表象却总是成为信徒追求的目标ꎮ
黄:«天梯»的最初几个阶梯是什么?
张:第一个阶梯是摒弃俗世ꎬ就是要求修行者彻底放弃俗世以及其中的一切ꎮ 第二个阶梯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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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ꎬ是对脱离俗世的巩固ꎮ 接下来的阶梯就是如何同欲望进行斗争ꎮ 看上去是很热闹的ꎮ
黄:什么是欲望?
张:欲望就是一般人的各种欲望ꎬ都需要消除的ꎮ 修行的人通常把各类欲望看作是魔鬼的诱惑ꎮ

当战胜所有的诱惑之后ꎬ修行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ꎬ静修主义这个名称就来自于这个阶段的

修行方式———静修ꎮ 西奈山之后ꎬ就到了拜占庭阶段了ꎮ 在拜占庭帝国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圣山———
希腊的阿峰山(阿索斯山)ꎮ

黄:具体是在什么时候?
张:从西奈山到阿峰山的转移是个漫长的过程ꎮ 起初ꎬ基督教灵修的主要中心在埃及、巴勒斯坦

和叙利亚等地ꎬ然后是西奈山ꎮ 公元七世纪ꎬ伊斯兰教兴起ꎬ曾经是基督教流行的北非、巴勒斯坦等地

都被伊斯兰教徒占领ꎬ这些地区的修道运动也随之衰落ꎮ 修道运动的中心开始向拜占庭帝国转移ꎬ在
君士坦丁堡就曾经过非常著名的修道院ꎬ但最重要的修道中心就是阿峰山ꎮ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的时

候ꎬ这里就成了东正教灵修的圣地ꎮ 非常有趣的是ꎬ作为修道圣地ꎬ阿峰山是禁止女性进入的ꎮ
黄:那么严格吗?
张:对啊ꎬ甚至雌性动物都不能进ꎮ 在阿峰山阶段ꎬ东正教的灵修传统彻底形成ꎬ不但在实践上ꎬ

而且在理论上ꎮ
黄:主要的人物和主要的作品有吗?
张:当然有ꎮ 到 １４ 世纪的时候ꎬ在拜占庭发生一场大争论ꎬ它围绕修行方法展开的ꎬ但却涉及到

修行的理论问题ꎬ神学问题ꎮ 这就是发生在从意大利来到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东正教修士瓦尔拉姆

(Ｖａｒｌａａｍꎬ? —?)和格里高利帕拉马斯(１２９６—１３５９)之间的争论ꎮ 帕拉马斯代表了东正教灵修传

统的正统派ꎬ瓦尔拉姆代表了反对派ꎮ 在这场争论中ꎬ帕拉马斯坚决保卫从事静修的修士们ꎬ他写了

一本书«三部曲»ꎬ就是为了保卫静默修行的人ꎮ 这本书已经由北京大学的徐教授翻译出中文ꎬ可能会

在香港出版ꎮ 帕拉马斯在理论上完善了静修主义的神学ꎮ
黄:拜占庭帝国后来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给灭亡了ꎮ
张:是的ꎬ１４５３ 年ꎬ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ꎬ拜占庭帝国灭亡了ꎮ 包括阿峰山在内的拜占庭帝国

领土均处在伊斯兰教世界的统治之下ꎮ 东正教的灵修传统———静修主义也开始衰落了ꎮ 不过ꎬ在拜

占庭灭亡之前ꎬ东正教已经在公元 ９８８ 年传到了俄罗斯ꎬ包括静修主义传统ꎮ
黄:静修主义传统在俄罗斯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张:用霍鲁日的话说ꎬ静修主义传统在拜占庭经历了大约一千年的历史ꎬ在俄罗斯也经历了大约

一千年的历史ꎮ 确实ꎬ静修主义随着东正教进入俄罗斯ꎬ至今有一千年了ꎮ 在俄罗斯ꎬ静修主义也经

历了不同的阶段ꎬ有衰落ꎬ有复兴ꎮ
黄:在俄罗斯有没有著名的修行大师?
张:有的ꎮ 当东正教刚传入俄罗斯时ꎬ俄罗斯的中心在基辅ꎬ当时就建立了修道院ꎬ即著名的基辅

洞穴修道院ꎮ 洞穴修道院的建立者安东尼就是从阿峰山回来的ꎮ 修道生活在基辅时期的俄罗斯曾经

盛极一时ꎮ 后来ꎬ蒙古人入侵导致基辅时期修道生活的衰落ꎮ 但是ꎬ当莫斯科公国崛起后ꎬ静修主义

传统在那里曾经有一次复兴ꎬ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谢尔基拉多涅什斯基(１３１４—１３９２)ꎮ 随后ꎬ静修

主义传统在俄罗斯陷入衰落ꎮ 俄罗斯的一个修士帕伊西维里奇科夫斯基(１７２２—１７９４)到阿峰山修

道ꎬ在那里搜集静修主义文献ꎬ并把静修主义文献集«慕善集»(原文为希腊文)翻译成斯拉夫文ꎬ在俄

罗斯非常受欢迎ꎮ
黄:帕拉马斯的著作吗?
张:不是的ꎮ 这是一部庞大的文集ꎬ有四五卷之多ꎮ 这是静修主义传统的文献集ꎬ包含了从埃及

的旷野教父到 １４ 世纪拜占庭时期的静修主义基本文献ꎮ 具体地说ꎬ斯拉夫文第一版共四卷ꎬ１７９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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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三卷ꎬ１７９７ 年出版第四卷ꎮ 俄文版第一版共五卷ꎬ有所补充ꎬ出版于 １８７７—１８９０ 年ꎮ 我手头有五

卷本的俄文版«慕善集»ꎮ
黄:还有后续吗?
张:在俄罗斯ꎬ在斯拉夫文«慕善集»出版后ꎬ静修主义获得复兴ꎬ其代表人物是俄罗斯民间非常崇

敬的圣徒萨罗夫的谢拉菲姆(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ꎬＳａｉｎｔ Ｓｅｒａｐｈｉｍ ｏｆ Ｓａｒｏｖꎬ １７５４ / １７５９—１８３３)ꎬ他和

著名诗人普希金是同时代人ꎮ 后来ꎬ在 １９ 世纪末ꎬ在俄罗斯的喀山出版了一部非常有意思的著作«一
个朝圣者对自己灵性教父讲的故事»ꎬ作者不详ꎬ从行文中看ꎬ作者识字不多ꎬ但可以阅读«慕善集»ꎬ并
实践耶稣祷文ꎬ不间断的祷告ꎬ最后达到很高的灵性ꎮ 这本小书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ꎮ

黄:有中文版吗?
张:有ꎬ在台湾出版的ꎬ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吧ꎮ 目前在大陆没有中文版出版ꎮ
黄:后来就是十月革命了ꎮ 静修主义传统在苏联的命运如何?
张:首先ꎬ静修主义传统的基地不复存在了ꎬ在苏联时期ꎬ修道院基本上都被关闭了ꎮ 宗教信徒无

法过正常的宗教生活ꎬ更不用谈灵修生活了ꎮ
黄:就是说ꎬ当代再没有东正教灵修方面的大师了?
张:在俄罗斯很可能是没有的ꎬ因为灵修的传统中断了大概有七十多年ꎮ 但是ꎬ在俄罗斯境外ꎬ在

一定程度上ꎬ静修主义传统依然在延续ꎮ 比如在著名的阿峰山就有俄罗斯修士居住的修道院ꎬ静修主

义传统在那里获得保留和延续ꎮ 有一位俄罗斯的修士叫索夫罗尼(姓萨哈罗夫ꎬСхаровꎬ１８９６—
１９９３)ꎬ他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ꎬ曾在阿峰山跟随西拉长老修行ꎮ 在长老去世后ꎬ索夫罗尼写了一部

著名的«西拉长老»ꎬ介绍长老的修行经历ꎮ 这本书也被翻译成汉语ꎬ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戴桂菊教

授翻译的ꎮ 索夫罗尼后来被迫离开阿峰山ꎬ去了法国ꎬ最后在英国建立一座修道院ꎮ 霍鲁日和我说

过ꎬ他曾到英国拜访过索夫罗尼ꎮ 可以说ꎬ索夫罗尼和西拉长老是当代东正教界最著名的两位灵修大

师ꎬ是东正教静修主义的传人ꎮ
黄:非常好ꎬ您把东正教灵修传统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都梳理出来了ꎮ 不过ꎬ您好像坚持霍鲁日

的观点ꎬ静修主义传统在埃及产生ꎬ在拜占庭帝国延续一千年ꎬ在俄罗斯延续一千年ꎮ 在其他地方有

没有延续呢?
张:目前我只能按照他的这个说法ꎬ研究拜占庭和俄罗斯的静修主义传统ꎮ 但是ꎬ霍鲁日自己也

承认ꎬ在其他东正教国家里ꎬ静修主义传统也有延续ꎬ不过不那么有影响而已ꎮ 另外ꎬ我只会俄文ꎬ这
也是个局限ꎮ 我现在只好局限于拜占庭和俄罗斯了ꎮ

黄:在俄罗斯ꎬ除去霍鲁日之外ꎬ其他人对东正教的灵修、静修主义问题的关注如何? 认可度

如何?
张:很有意思的是ꎬ霍鲁日在俄罗斯学术界是比较孤独的ꎮ 哲学界没有人把灵修当作严肃的研究

对象ꎮ 东正教界对他的研究也谈不上认可ꎬ只是默认而已ꎮ 因为教会有自己的关注ꎬ有自己的任务ꎬ
似乎对灵修不是太感兴趣ꎮ 至于俄罗斯的修道院ꎬ目前正处在恢复状态ꎬ而且是外在的恢复ꎬ修建、重
建修道院ꎮ 至于灵修传统ꎬ静修主义等等ꎬ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的ꎮ

黄:他在俄罗斯是独家了?
张:差不多吧ꎮ 霍鲁日自己也在积极宣传静修主义的研究成果ꎬ但是ꎬ在俄罗斯接受的不是太好ꎮ

他认为我是他最好的学生ꎮ 我是根据他的这句话判断的ꎮ
黄:霍鲁日现在在哪里工作?
张:他在俄罗斯科学院数学所工作了一辈子ꎮ 苏联解体后ꎬ他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兼职ꎬ目前

可能是全职了ꎮ 不过ꎬ他创立了自己的协同人学研究所ꎬ并任所长ꎬ还出版杂志«狄奥根尼的灯笼»ꎮ
黄:您在中国积极推广他的思想ꎬ大门向他敞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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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遗憾的是ꎬ除了讲座外ꎬ他至今没有能够在莫斯科大学开一门课ꎮ
黄:结果是ꎬ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被接受ꎮ
张:是的ꎮ 霍鲁日目前经常去欧洲、美国等地方去讲学ꎬ好像还去过巴西做系列讲座ꎬ还曾经到过

香港讲学ꎮ
黄:东芬兰大学是研究东正教很厉害ꎬ那里有一个专门的东正教专业ꎬ搞了好多年ꎬ我过去没怎么

关注ꎮ
张:霍鲁日的思想是有一定深度和难度的ꎬ尤其是他的协同人学ꎮ 所以ꎬ推广起来有一定的困难ꎬ

首先是语言上的障碍ꎮ
黄:我只是搞芬兰学派ꎬ不过也曾接触过东正教的东西ꎬ做过一些沟通和对话方面的事情ꎮ 信义

宗和东正教有过对话ꎬ他们谈神化的问题ꎮ
张:神化ꎬ或者成神ꎬ是东正教灵修传统的核心概念ꎬ是静修主义的核心概念ꎬ也是东正教神学的

核心概念ꎮ
黄:我非常期待您的研究能尽快出来ꎮ 您已经动手写东正教灵修方面的东西了吗?
张:还没有动手写ꎬ只是翻译了一些材料ꎮ 另外ꎬ我去年(２０１６ 年)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东正教灵修传统研究”ꎬ结果中了ꎬ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ꎮ 在近期就应该动手写了ꎮ
黄:那您现在干什么呢?
张:刚才提到ꎬ我把霍鲁日在北大的那次系列讲座整理出来后ꎬ交给安徽大学出版社了ꎮ 其实ꎬ我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忙于这个事情ꎬ因为我实际上交给安徽大学出版社 ８ 本书ꎬ它们都是当代俄罗斯哲

学家们在我们北师大举办的系列讲座的产物ꎮ 我花了几年时间把这些讲座都翻译出来了ꎬ大部分是

根据讲座录音翻译的ꎮ
黄:出版遇到问题了?
张:对ꎮ 其中有几本可能要审查ꎬ因为涉及到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敏感问题ꎮ
黄:除了霍鲁日的书外ꎬ还有哪些人的书?
张:还有两个院士的书ꎬ他们曾先后来北师大举办系列讲座ꎬ有一本书是«哲学问题»杂志主编的

书ꎬ还有俄罗斯哲学协会第一副会长丘马科夫(? —?)的书ꎬ等等ꎮ 所有这 ８ 本书都弄好了ꎬ包括封面

设计等等ꎬ只等下厂印刷了ꎮ 结果ꎬ还是出了差错ꎮ 不管怎样ꎬ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ꎬ现在可以全力以

赴地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了ꎮ
黄:您是指东正教的灵修传统研究吗?
张:对ꎮ

三、中国的东正教研究现状

中国大陆的东正教研究人员队伍

黄:对于您的研究ꎬ我非常期待ꎮ 好ꎬ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三个话题ꎬ就是进入中国ꎬ看看当

代东正教研究的状况ꎮ 在东正教研究方面ꎬ好像有个老前辈ꎬ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人吗?
张:是的ꎬ就是岳峰先生ꎬ我后来与他有过合作ꎬ参与他的一本书的写作ꎮ
黄:他的东正教研究ꎬ是不是主要受马哲传统的影响?
张:在那个时代ꎬ很少有人能摆脱这个束缚ꎮ
黄:总体上ꎬ岳峰先生对东正教的研究到了什么程度?
张:在当时拥有的材料的情况下ꎬ他做的东正教研究应该是最好的了ꎮ 不过ꎬ他没有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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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的灵修问题ꎮ
黄:在年轻一代学者中间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寅卯老师ꎬ他也在从事东正教研究ꎮ 我会

在今年邀请他到我们那去一趟ꎬ参加个会议ꎮ
张:是的ꎬ他和我一样ꎬ都以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为研究对象ꎮ
黄:在对东正教的研究方面ꎬ在立场和观点上ꎬ他和您之间有一致吗?
张:我们经常保持沟通ꎬ在很多问题上ꎬ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基本是一致的ꎮ 他的优势是英语ꎬ

还有哲学方面的功底也很深厚ꎮ
黄:他说ꎬ自己收集了很多资料ꎮ
张:是的ꎬ他也和我说过ꎮ
黄:马寅卯好像是搞白银时代的ꎮ
张: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ꎮ
黄:但是ꎬ据我的了解ꎬ您对白银时代的这种观察ꎬ在国内是很难见到的ꎮ 国内大部分学者的

立场依然是完全认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ꎬ基本上没有什么批评ꎬ一味地赞美ꎮ 那北大的徐怎么

样? 他也是研究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的ꎮ
张:就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问题ꎬ我们俩没有直接交换过意见ꎮ
黄:是吗?
张:在对待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的立场方面ꎬ我受到霍鲁日的影响ꎮ 但是ꎬ凤林的情况我就

不清楚了ꎮ
黄:因为我觉得ꎬ今天听您谈的这些东西ꎬ国内学者好像还没有人谈过ꎮ
张:在俄罗斯哲学界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ꎮ
黄:戴桂菊也是研究东正教的专家ꎮ
张:是的ꎬ她是做历史出身ꎬ做得相当不错ꎬ她的问题意识非常强ꎮ 但是ꎬ我觉得她在北京外

国语大学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讲课上了ꎬ那里的课很多ꎮ
黄:在东正教研究领域ꎬ有徐、马寅卯、戴桂菊和您ꎮ 还有其他人吗?
张:当然有ꎮ 比如在社科院宗教所有张雅平和石衡潭ꎮ
黄:张雅平ꎬ我还不太熟悉ꎮ 石衡潭好像在搞«论语»和«圣经»比较问题ꎮ
张:石衡潭的这个工作很有价值ꎮ 但是ꎬ离东正教远了些ꎮ
黄:他原来也做过东正教研究吗?
张:他在北大读博士ꎬ博士论文写的是别尔嘉耶夫ꎮ
黄:我隐隐约约知道一点ꎬ但没跟他深聊ꎮ
张:东北那边也有人在搞东正教研究ꎬ比如黑龙江大学的陈树林教授ꎬ遗憾的是他不久前去

世了ꎮ
黄:我也认识树林ꎬ他后来搞文化哲学了ꎮ
张:是的ꎮ 他那里有个团队ꎬ其中就有人在搞东正教研究ꎬ尤其是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ꎮ

另外ꎬ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研究东正教的学者ꎮ ２０１５ 年ꎬ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一个东正教研究

方面的会议ꎬ有二三十人参加会议ꎬ其中有不少年轻人ꎮ
黄:看来ꎬ您得有一些人接上来呀ꎮ 您自己有没有学生呢?
张:我带了一些学生ꎬ包括硕士和博士ꎮ
黄:他们和您一样ꎬ也在搞东正教研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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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不是的ꎬ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和我一起搞东正教研究ꎮ
黄:那赶紧再继续招ꎮ
张:招生依然在继续ꎬ每年大概能招到一个博士ꎬ而且目前我只招懂俄文的ꎮ 但是ꎬ我对此已

经不抱太大希望了ꎮ
黄:那您的东正教研究事业ꎬ不能后继无人啊? 这也太可惜了ꎮ
张:即使招到好的苗子ꎬ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从事东正教研究ꎮ 我目前只好把主要精力用

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了ꎮ
黄:您不能就这样放弃呀! 应该培养人才ꎮ
张:没有办法ꎮ
黄:好像离退休还有十几年呢?
张:是的ꎮ
黄:您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ꎮ
张:也没有什么值得隐藏的ꎮ 您知道目前我们(宗教学领域)的处境ꎮ 近一段时间以来ꎬ一些

限制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正常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了ꎮ 比如刚才提到的那套书ꎬ我花了几年时间认

认真真地把它们翻译出来ꎬ但是在出版方面却遇到了麻烦ꎮ 好在我目前的学术成果足够了ꎬ因
此ꎬ这对我影响不是太大ꎮ 您想一想ꎬ如果是个年轻人ꎬ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件事情ꎬ很可能需

要这些成果来晋升职称等ꎮ 因此ꎬ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冒险性ꎮ 在我的学生中间ꎬ也有不

错的ꎬ但是ꎬ他们大多不愿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宗教研究中来ꎬ就是因为有这种风险ꎮ 文章不好

发ꎬ著作不好出版ꎬ因此ꎬ年轻人都不愿意跟我做宗教(东正教)研究ꎮ 很难说ꎬ这样的情况还要持

续多久ꎮ 我倒是无所谓ꎬ无论刮风下雨ꎬ我都会风雨无阻地做自己的事情ꎮ 但是ꎬ年轻人就不同

了ꎮ 他们要实际些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ꎮ 因此ꎬ我对中国未来的东正教研究ꎬ目前信心不是很足ꎮ
黄:我明白了ꎬ这的确是个问题ꎬ但愿是暂时的ꎮ [黑龙江大学的王志军教授对中国东正教的

历史ꎬ特别是 １９４９ 年之后的历史及现状有很好的研究ꎮ 唐戈老师等对东正教也有很好的研究ꎮ
师从于香港中文大学赖品超教授的沙眉和卓新平老师的博士后现在就职于北大的王帅博士也研

究了东正教ꎮ]
东正教的礼仪研究

黄:我们换个轻松一点的话题ꎮ 我们曾经聊到东正教的礼仪ꎮ 您说过ꎬ在苏联解体之后ꎬ东
正教快速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一套礼仪保存得完好ꎬ随时可以拿出来ꎮ 礼仪复兴了ꎬ东正

教就复兴了ꎮ 我也跟您简单分享一下我做的一个东西ꎬ从新教的角度来ꎬ也是涉及教会的ꎬ准备

在中国出版ꎬ叫«基督教主日礼拜手册»ꎬ然后底下副标题叫做“礼仪、主题、经课和相应的祷告

词”ꎬ我有一套这样东西ꎬ然后结合利马礼仪(就世界基督教协会ꎬ也包括少宗派的、东正教在内

的、天主教新教都在一块)编辑而成的ꎬ这是最广泛的的ꎮ
张:我认为ꎬ您做的这个工作是个贡献ꎮ 因为我们知道ꎬ新教不太关礼仪ꎬ抛弃了天主教礼仪

传统中的很多东西ꎮ 但是ꎬ任何宗教都不能没有礼仪的部分ꎮ
黄:在中国的状况是这个样子ꎮ 但是ꎬ在路德宗教会不是这样的ꎬ在那里是 １ 年 ５２ 个主日ꎬ每

个主日都的主题都有一个拉丁语名字ꎬ这个传统都是 １０００ 多年了ꎬ都定下来了ꎮ 然后是三年一循

环的经课ꎬ主要经文是什么ꎬ祷告词是什么ꎬ都有很好的安排ꎮ
张:就是把«圣经»读一遍ꎮ
黄:然后还ꎬ有我在这里试图做了一个本土化中国化的工作ꎬ我是想把清明和圣徒纪念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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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ꎬ解决基督徒如何在清明扫墓的问题ꎮ 后来ꎬ我又把三八妇女节和纪念马利亚结合起来ꎬ
我把儿童节和天使纪念日结合起来ꎮ

张:您要小心点ꎬ可能会有人说您是搞的这些东西有异端的嫌疑ꎮ
黄:这个没关系ꎮ 然后ꎬ我还要把元宵节和蜡烛日结合起来ꎮ 这都是些尝试ꎮ
张:很有意思ꎮ
黄:我想用这个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ꎬ进行本土化成尝试ꎮ 当然ꎬ新教的礼仪无法跟东

正教的礼仪传统比ꎮ
张:东正教的礼仪是非常完备的ꎮ 这套礼仪是在东正教的修道院里制定出来的ꎬ是修士们制

定的ꎮ 这套礼仪自从形成以来ꎬ很少变化ꎮ 礼仪传统的原则就是其不变性ꎬ包括礼仪中最细微的

东西都不能随意改变ꎮ
黄:礼仪就是重复了?
张:可以这样说ꎮ 今天东正教教堂的礼拜仪式ꎬ和几百年前的东正教徒的礼拜仪式基本上是

一样的ꎮ
黄:这点很好ꎬ基本保留下来了ꎮ 在芬兰那边ꎬ我也给一些教会尝试了两次ꎬ做圣餐礼拜的时

候ꎬ就用这套东西ꎬ有的人很感兴趣ꎬ有的人就不喜欢ꎬ还带点唱的ꎬ有的人觉得它是一套很好的

东西ꎮ 礼仪中有启应轮唱ꎬ领会说或唱ꎬ会众底下回应ꎬ这样的话ꎬ整个的每环节ꎬ都是有神学的

意义的ꎬ不光是讲道ꎮ
张:没错ꎮ 我参加过新教徒的礼拜ꎬ讲道的确是礼拜的主要部分ꎮ 在东正教的礼拜仪式中ꎬ

讲道完全是无足轻重的部分ꎬ是可有可无的ꎮ
黄:礼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ꎮ
张:是的ꎬ因为礼仪又涉及到圣灵的问题ꎮ 实际上ꎬ圣灵问题不是黑格尔理解的那样ꎬ可以对

其进行逻辑的推演ꎮ 圣灵问题是个实践的问题ꎬ而非理论问题ꎮ 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里ꎬ圣灵

的神学相对是比较薄弱的ꎮ 如果说ꎬ狭义的灵修是少数修士(而不是所有修士)们做的事情ꎬ那么

一般的修士、平信徒等ꎬ他们只能在礼拜仪式中过灵性生活ꎮ 灵性生活不是理论问题ꎬ而是实践

问题ꎮ
黄:不像我们是坐而论道ꎮ
张:对ꎮ 东正教的礼拜仪式非常讲究ꎬ也非常豪华ꎬ时间也很长ꎬ一般都是两三个小时ꎮ 而

且ꎬ在东正教教堂里ꎬ是没有椅子可以坐的ꎮ
黄:站着礼拜? 太累了ꎮ
张:怎么说呢? 这是对东正教礼拜的一个误解ꎮ 其实ꎬ参加礼拜的信徒并不觉得累ꎮ 比如说

我讲课ꎬ三四个小时的课ꎬ我并不觉得累ꎬ因为我很投入地讲课ꎮ 假如您让我不讲话ꎬ在那里站

着ꎬ当然几分钟就累的受不了ꎮ 因此ꎬ我理解ꎬ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参加礼拜时ꎬ如果他全身心投入

其中ꎬ是不会觉得累的ꎮ
目前授课情况

黄:您现在讲什么课? 是宗教方面的吗?
张:是的ꎮ 我每年给本科生开设一门宗教学ꎮ
黄:您怎么讲? 学生们接受的情况如何?
张:简单地说ꎬ我尽量客观地讲ꎬ不做任何判断ꎮ
黄:怎么做到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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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就是用现象学的方法ꎮ 我把宗教作为一种现象ꎬ给学生们展示出来ꎮ 我自己不去替学生

们做判断ꎬ应该信ꎬ还是不应该信ꎮ
黄:不是应该批判宗教吗?
张: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做了ꎮ
黄:为什么?
张:您想啊ꎬ在学生中间ꎬ有各类宗教信徒ꎮ 当他们的面批判宗教ꎬ这有点说不过去ꎮ 再者

说ꎬ宗教里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了ꎬ为什么偏偏揪住其中不好的东西呢? 我的努力方向

是ꎬ在宗教里挖掘一些在其他学科里没有的资源ꎮ
黄:具体地说呢?
张:我常说ꎬ各类宗教信徒都是过灵性生活的专业户ꎬ换言之ꎬ是过精神生活的专业户ꎮ 我也

需要过精神生活ꎮ 不信教的人难道就不过精神生活了吗? 因此ꎬ各类宗教信徒给我们做出了

榜样ꎮ
黄:好的ꎬ明白了ꎮ
接着讲礼仪问题

黄:接着刚才的话题ꎬ就是东正教信徒站着参加礼拜ꎮ 整个东正教界都是如此吗?
张:原则上说都是如此ꎮ 但是ꎬ有些地方也做了一定的改革ꎮ 比如ꎬ香港的东正教堂里就有

椅子ꎬ希腊东正教会的很多教堂里也都有了椅子ꎮ 在那里ꎬ东正教信徒可以坐着礼拜ꎮ 不过ꎬ传
统的东正教堂里是没有椅子的ꎮ 我们可能觉得ꎬ他们很累ꎮ 其实ꎬ他们自己并不觉得累ꎮ 就像从

事灵修的那些修士们一样ꎮ 我们把这种灵修翻译成为苦修ꎮ 其实ꎬ这个翻译是很成问题的ꎮ 在

我们看来ꎬ可能是苦ꎬ但是ꎬ在从事灵修的人看来ꎬ其中可以获得难以言表的快乐ꎮ
您研究东正教灵修的目标是促进哲学吗?
黄:那么ꎬ您研究东正教灵修的目的是什么呢?
张:我的目的是从学术的立场出发ꎬ客观地介绍东正教的这套灵修ꎮ 首先当然是为了学术

界ꎬ因为我是把东正教的灵修当作一个学术话题来做的ꎮ 我也不反对天主教界和新教界借助我

的研究来了解东正教的灵修传统ꎮ 其次ꎬ东正教灵修的研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ꎬ我是想从这里挖

掘一些资源ꎬ用于我的哲学研究ꎮ
黄:就是您所说的ꎬ哲学研究需要到宗教里吸取资源ꎮ
张:没错ꎬ没错ꎮ 这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进路ꎮ
黄:您的介绍使我想起路德ꎬ在那个时代(１６—１７ 世纪)ꎬ他对修道主义他就有很多的批评ꎬ比

如说ꎬ他反对修道院ꎬ反对修士出家ꎬ独身主义ꎬ等等ꎻ然后ꎬ他还讲ꎬ特别是天梯的概念ꎬ有一点相

当于从下往上的爬的意思ꎮ 路德很强调ꎬ解决人神合一 /结合的途径ꎬ到底是“从上往下”ꎬ还是

“从下往上”? 从本质来上讲ꎬ是从上往下ꎬ因为是上帝拣选人而不是人拣选上帝ꎻ但是ꎬ从主观的

人的经验来说ꎬ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上帝“从上往下”拣选人的大前提下ꎬ人所感受的好像是“由下

往上”的人的主体努力ꎮ
张:对ꎬ这就是佩拉纠(Ｐｅｌａｇｉｕｓꎬ约 ３６０—４１８ )的问题ꎮ 为了得救ꎬ人到底是否需要做出努力?

人是否要与上帝共同努力ꎬ共同协作?
黄:对ꎬ所以ꎬ在东正教里有“协同”(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的概念ꎮ 如此看来的东正教灵修很像佩拉纠

主义或半佩拉纠主义了ꎮ
张:协同就是人自己也要做出自己的努力ꎬ就是回应上帝的召唤ꎮ 在拯救的问题上ꎬ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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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被动的ꎮ
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ꎮ 您在讲东正教的灵修时ꎬ提到修行的天梯ꎮ 当修士沿着天梯向上攀

登的时候ꎬ是不是也需要上帝的帮助呢? 上帝会不会拉一把呢?
张:灵修的开始阶段ꎬ主要是修士们自己做出努力ꎬ与自己身上的欲望斗争ꎬ比如消除各类欲

望ꎬ什么食欲、色欲ꎬ等等ꎮ 但是ꎬ当修行到一定地步的时候ꎬ就是攀登到天梯的一半的时候ꎬ修士

已经战胜了各类欲望ꎬ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阶段ꎬ这时ꎬ再往上攀登ꎬ就需要动力ꎬ需要外

在的帮助ꎬ当然不是人的帮助ꎬ而是神的帮助ꎮ 没有神的帮助ꎬ修士是无法达到阶梯的最高层次

的ꎮ 实际上ꎬ修行道路的后半段ꎬ主要是靠上帝的帮助ꎮ 在关键时刻ꎬ用您的话说ꎬ上帝会拉一

把的ꎮ
黄:罗马天主教也有人神协作说ꎬ但其强调上帝的启始性ꎬ即在救恩的问题上ꎬ上帝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开始来呼召、寻找和拯救人ꎬ然后ꎬ人需要回应ꎬ如此达到人神合作ꎮ 但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完全

否认人在拯救中的作为之意义ꎬ路德只在伦理、社会和形而下的层面承认人的作为的意义 (他区

别了 ｃｏｒａｍ Ｄｅｏ /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Ｇｏｄ 和 ｃｏｒａｍ Ｈｏｍｉｎｉｂｕｓ / Ｍｕｎｄｏ /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两个语

境)ꎮ 那么ꎬ在您说的东正教的天梯灵修中ꎬ上帝的帮助表现在哪里呢?
张:在修行天梯的中间阶段ꎬ修士会明显地感觉到上帝的恩典的帮助ꎮ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祷

告成为自动的了ꎮ 不像刚开始那样ꎬ祷告总是被各种干扰给中断ꎮ 跨越中间阶段后ꎬ祷告变成自

动的了ꎮ
黄:就是上帝来拉您?
张:对ꎮ 当上帝干预您的修行过程时ꎬ您就不能再主动了ꎬ而应该被动ꎬ就是让上帝的恩典进

来ꎮ 因为您的努力很可能会妨碍恩典发挥作用ꎮ
黄:所以ꎬ这样来讲ꎬ也不能说东正教是真正的人神协作说ꎮ
张:不过ꎬ从整个修行过程来看ꎬ可以说ꎬ东正教的灵修就是神人协作的ꎮ
黄:但这个协作ꎬ路德有不同的观点ꎮ 路德特别强调的“在上帝面前”和“在人面前”的区分:

在人面前和在世界面前ꎬ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ꎬ我给您一杯水喝ꎬ我给您一口饭吃ꎬ这都是善行ꎬ
在伦理上ꎬ我给您或不给他ꎬ对他人就会有不同的影响ꎮ 但是ꎬ在上帝面前ꎬ人的一切善行都无法

达到完美至善ꎬ都是相对的ꎬ因此ꎬ无法使人自下往上地与上帝彻底结合 /合一 /联合ꎮ
张:当然ꎬ灵修主要是人自己的努力ꎮ 但是ꎬ光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ꎮ 因为灵修的终极目

的不在此岸世界里ꎬ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ꎮ 要达到那个世界ꎬ没有神的帮助是绝对不可以的ꎮ
尤其是修行阶梯的最高阶段ꎬ没有神的帮助ꎬ是很难上升的ꎮ

黄:最后几步靠的是恩典ꎬ就是靠基督ꎬ他会拉一把的ꎮ
张:根据东正教静修主义ꎬ修行的人在高级阶段上需要把自己变成透明的ꎬ排除自己身上妨

碍恩典发挥作用的东西ꎬ就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ꎮ
黄:在灵修里面也用“人性”的这个词? 也要摆脱过分人性的东西?
张:是的ꎬ因为它们妨碍修行ꎬ妨碍恩典发挥作用ꎮ
黄:人性的东西ꎬ具体是指什么呢?
张:就是指常人赖以生活的一切ꎮ 比如ꎬ一个人皈依基督教ꎬ就意味着他抛弃了平时赖以生

活的一切ꎬ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ꎮ 但是ꎬ严格来说ꎬ他依然生活在俗世里ꎬ依然过着常人的生活ꎮ
至于修士ꎬ就不同了ꎬ他们追求过一种百分之百符合基督教的生活ꎬ就是达到终极目的ꎬ与上帝结

合ꎮ 这样ꎬ修士们继续离开俗世ꎬ准确地说ꎬ是彻底离开俗世ꎬ包括其中的基督徒的生活ꎮ 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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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ꎬ可以说修士们经历了第二次洗礼ꎮ
黄:您说的第二次洗礼ꎬ这是在象征意义上说的吧?
张:是的ꎮ 基督教大部分流派都不支持第二次洗礼ꎬ再洗礼派除外ꎮ 因此ꎬ我这里是在象征

的意义上说第二次洗礼ꎮ
黄:好的ꎬ您讲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ꎮ
张:所以ꎬ我认为ꎬ在基督教里有很多东西需要挖掘ꎮ
黄:所以您讲这个ꎬ我想这个东西弄了之后ꎬ看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ꎬ您空闲出来之后ꎬ我来

好好的写一篇文章ꎮ 把我的路德和您的这个思想碰撞一下ꎮ
张:我相信咱们会碰撞出一些新东西来ꎮ
黄:所以您讲这个ꎬ我就像看到路德ꎮ 路德虽然在批评修道主义ꎬ从表面来看ꎬ他的本质不是

批评的ꎬ他批评的是那种出于形式主义的东西ꎬ比如说ꎬ结婚还是独身这件事情ꎬ路德的基本观点

是什么ꎬ正常人都要结婚ꎬ但是您要想不结婚ꎬ这是很好的ꎬ您最起码时间上能更好的侍奉神ꎬ但
是这个是上帝恩赐给人的ꎮ 您不要独身了ꎬ却一天到晚欲火攻心ꎮ

张:对ꎮ 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一律独身ꎮ 但是ꎬ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没有独身的要求ꎮ
黄:与其欲火攻心ꎬ不如嫁娶为妙ꎬ这个是路德追随保罗教导的基本思路ꎬ路德就说ꎬ不要通

过修道院来折磨可怜的少年少女了ꎮ
张:但是ꎬ在对待修道生活的态度上ꎬ路德有其偏颇的地方ꎮ 完全放弃灵修是不正确的ꎮ
黄:关于路德ꎬ我们要注意ꎬ他用的语言是夸张的语言ꎬ他因为当时面对罗马教皇那么强烈ꎬ

话怎么狠怎么说ꎮ
张:当然了ꎬ不适合出家修行的人ꎬ就不要勉强ꎮ 也许这是上帝的呼召ꎮ 如果没有这个呼召ꎬ

最好还是过一般信徒的生活ꎮ 其实ꎬ出家的生活是很少有人能忍受的ꎮ 耶稣基督也不强求人们

完全过独身的生活ꎮ
黄:路德骂的就是伪装ꎬ而且还觉得高人一等ꎮ
张:问题就出在这里ꎮ 很多出家人很可能有着其他目的ꎮ
黄:装了之后还觉得高人一等ꎬ您看看ꎬ“我为了做这些ꎬ我都不结婚”ꎮ
张:在这个意义上ꎬ我觉得路德是有贡献的ꎬ他净化了基督教里的很多东西ꎬ主张回归原始基

督教ꎮ 不过ꎬ路德可能就是矫枉过正了ꎮ
黄:但是ꎬ路德他开玩笑ꎬ他说为什么骂修士ꎬ但修士在那看ꎬ您看他拿个托钵在那乞讨ꎬ主要

是不干活ꎬ然后您看到他清修ꎬ但是饿不死的ꎬ有修院管着他ꎮ 对于当时一个男人要结婚了ꎬ要养

家糊口ꎬ比修士的日子难过多了ꎬ有这个理论ꎮ 所以ꎬ我想ꎬ就是您把这个研究弄出来之后ꎬ我来

谈路德怎么对修道的批判ꎬ然后ꎬ我来看他批判的本质在哪里?
张:路德反对天主教的修道制度ꎬ但是ꎬ他的灵性是很高的ꎮ 不过ꎬ我估计ꎬ他对东正教的修

道生活了解得不够深刻ꎮ 他只了解天主教的修道制度ꎮ
黄:其实路德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秘主义思想ꎬ他是一面骂理性ꎬ我刚写了一篇文章ꎬ路

德的原话说ꎬ“理性是撒旦的妓女”ꎬ您看这个话出来ꎬ“亚里士多德若不是披着一张人皮ꎬ他就是

个畜生”ꎻ而另一方面ꎬ路德又说ꎬ“理性是上帝给人的最大的恩赐”ꎻ您看两个是矛盾的ꎮ 但是ꎬ路
德的说法里有一个重点是ꎬ在信仰之前ꎬ理性是无能的和邪恶的ꎬ但是在信仰之后ꎬ理性就是上帝

的恩赐了ꎮ 像驯服的烈马一样ꎬ理性是一个能力ꎬ是上帝给人的一种恩赐ꎮ 必须要在信仰的驾驭

下来发挥作用ꎬ否则就祸害无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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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路德揭露了天主教里很多虚伪的东西ꎮ 比如ꎬ天主教的修行生活里就有这样的东西ꎮ
黄:是的ꎬ似乎修士就高人一等了ꎬ自己觉得圣洁得不得了ꎮ
张:这种高傲的确令人反感ꎮ 实际上ꎬ东正教的修士们从来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ꎮ 相反ꎬ他

们在修行的过程中ꎬ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恶习ꎬ从不隐藏自己的恶习ꎮ 在这方面ꎬ东正教的灵修教

父们有很多教导ꎮ
黄:路德当然也追溯教父ꎬ路德对教父是很注重的ꎬ虽然他也批判ꎬ但却是批判地继承ꎬ一方

面继承、另一方面批判ꎬ他不是盲目地崇拜ꎮ
张:教父们对待灵修的态度是不一样的ꎮ 比如拉丁教父就不太注重灵修ꎮ 希腊教父们都非

常关注灵修ꎬ他们自己就从事灵修ꎮ 在东正教传统里ꎬ真正的神学家应该是从事灵修的人ꎮ
黄:但我估计路德当是对东正教不一定很熟悉ꎮ
张:他的经验主要来自天主教ꎮ 因此ꎬ他的批判主要针对天主教ꎮ
黄:他根据罗马天主教来看教父ꎬ他根据这两个ꎬ然后根据«圣经»ꎬ再加上他的理性ꎬ基本根

据上这几个来谈ꎮ
张:在一定意义上ꎬ可以说ꎬ路德在创立新教的同时ꎬ也拯救了罗马天主教ꎮ
黄:路德其实是拯救了罗马天主教ꎬ天主教革新了ꎬ特里腾会议之后ꎬ“耶稣会”诞生ꎮ
张:这里有点乱ꎮ 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ꎮ 有些问题ꎬ如果不考虑到东正教的

话ꎬ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解决ꎮ
黄:所以ꎬ我讲课的时候ꎬ一再给学生强调ꎬ不要以为路德骂的罗马天主教就是今天的天主

教ꎬ可能路德骂的天主教就是今天的新教ꎻ我在芬兰就讲ꎬ如果路德活过来ꎬ我估计ꎬ他首先要骂

的就是路德会ꎮ
张:路德的改革也给罗马天主教打了一针强心剂ꎮ 很难想象ꎬ没有路德的宗教改革ꎬ罗马天

主教将如何继续发展ꎬ向哪里发展ꎮ
您怎么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黄:我们在这里讲的都是西方的事情ꎮ 您怎么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比如ꎬ汉语神学未来

的命运如何?
张:说实话ꎬ我对中国的基督教抱很大的希望ꎮ
黄:怎么讲?
张:大家都在谈论一个似乎是常理的东西ꎬ就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ꎮ 不过ꎬ我以为ꎬ从

礼仪角度看ꎬ中国文化已经中断了ꎬ而且中断很久了ꎮ 我曾经开玩笑说ꎬ中国文化已经死掉了ꎬ只
剩下光秃秃的理论了ꎮ 实际上ꎬ在孔子那里ꎬ文化是个整体ꎬ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ꎮ 所谓的

实践ꎬ就是礼仪ꎮ 他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ꎮ 因此ꎬ他的学说主要针对礼的问题ꎮ 他企图恢

复周朝的礼仪ꎮ
黄:今天中国的处境不也是礼崩乐坏吗?
张:有过之而无不及ꎮ 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ꎮ 遗憾的是ꎬ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礼仪了ꎮ
黄:那我们需要恢复传统的儒家礼仪了?
张:不是的ꎮ 我认为ꎬ礼仪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ꎬ在这一点上ꎬ我完全同意孔子的意见ꎮ 但

是ꎬ传统的儒家礼仪已经无可挽回了ꎬ
黄:那该怎么办呢?
张:这就需要我们的创造了ꎮ 我们需要一套符合时代要求的礼仪规范ꎮ 这不是一日之功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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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来ꎮ 我相信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创造力没有枯竭ꎮ 现代的中国人应该创造一套符合时代要

求的礼仪ꎮ
黄: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ꎬ但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ꎮ
中国的基督教之未来

黄:您说ꎬ您对未来中国的基督教报有很大的希望ꎬ我还是没有明白ꎬ您具体是指什么?
张:关于中国文化ꎬ没有人否认ꎬ它是博大精深的ꎮ 遗憾的是ꎬ从礼仪的角度看ꎬ它已经中断

了ꎬ死掉了ꎮ 但是ꎬ您知道ꎬ基督教讲复活ꎮ 我觉得ꎬ也许基督教可以复活我们的中国文化ꎮ
黄:在中国文化复活的过程中ꎬ基督教能够有什么作用吗?
张:至少会发挥间接的作用ꎮ 比如ꎬ正是基督教告诉我们ꎬ一种文化形态ꎬ光有理论是不够

的ꎬ还需要有实践的维度ꎮ 所以ꎬ我由此做出结论ꎬ儒家的问题在于丢掉了礼仪的部分ꎮ
黄:有道理ꎬ与基督教相比ꎬ儒家的礼仪似乎逐渐消失了ꎮ 那您说的中国文化的复活ꎬ怎么个

复活法?
张:对话啊!
黄:就是通过对话? 怎么对话呢?
张:对话就是互相关照ꎮ 我们应该在基督教里寻找我们所缺乏的东西ꎮ 基督徒一直在强调

要活出基督的样子ꎮ 就是说ꎬ基督教不仅仅是理论ꎬ更主要的是一种生活ꎬ一种实践ꎮ
黄: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子ꎮ
张:这是一种积极的活法ꎮ
黄:这就是耶稣说诉说的:我们原是上帝工作ꎬ在耶稣基督所造成的ꎬ为的是要让我们行善ꎮ
张:对ꎮ 耶稣基督是基督徒们的榜样ꎬ基督徒在生活中尝试模仿基督ꎮ 当然ꎬ基督是个理想ꎬ

常人是很难达到这个理想的ꎮ 但是ꎬ理想自身就应该是纯洁的、高尚的ꎬ不是轻易就可以达到的ꎮ
只有这样的理想ꎬ对我们实际生活才有引导作用ꎮ 理想必须有一定的高度ꎮ 如果人总和动物比

较ꎬ那么他永远也无法上升ꎮ
黄:所以ꎬ才有这样的说法ꎬ“连动物都不如”ꎮ
张:这个要求太低了ꎮ 人怎么能光和动物比呢? 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ꎮ 在基督教里ꎬ这个理

想就是耶稣基督ꎮ
黄:在中国哲学里ꎬ也讲“天人合一”的ꎮ
张:是的ꎬ这是儒家非常了不起的地方ꎮ
黄:我对儒家的这些很多东西ꎬ觉得很有价值ꎮ 但是ꎬ儒家在人性论问题上是不是太乐观了?
张:儒家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ꎮ
黄:因此ꎬ中国现在大力地复兴国学ꎮ
张:这个我持保留意见ꎮ 实际上ꎬ所谓的国学ꎬ就是一门学问ꎬ而且是少数人从事的学问ꎬ与

平民百姓没有关系ꎮ 国学只涉及到那些一生从事国学研究的人ꎮ 国学被一些人给私有化了ꎮ 您

知道ꎬ耶稣基督非常痛恨的一类人是法利赛人ꎮ 他们对待律法的态度是非常僵化的、刻板的ꎮ 我

觉得ꎬ国学就是法利赛人的学问ꎮ 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有个定义ꎬ说他们自己不想进天堂ꎬ也不

让别人进天堂ꎮ
黄:不过ꎬ现在搞儒学的人ꎬ在国内比较厉害了ꎮ
张:在什么意义上?
黄:我指的是ꎬ和政治结合起来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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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确实如此ꎮ 和政治结合ꎬ是他们的“优势”ꎮ 相比之下ꎬ我们这些搞宗教研究的人逐渐地

被边缘化了ꎮ 国学、儒学现在非常时髦ꎮ
黄:不过ꎬ与政治保持过分紧密的关系未必是什么好事ꎮ
张:历史上ꎬ东正教的悲剧就在这里ꎮ
黄:基督教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误ꎬ其实儒家也是错在这里ꎮ
张:我完全同意ꎮ
黄:好的ꎬ您想这样的话ꎬ我就想谢扶雅有这样的类似的观点ꎬ基督教的神学家ꎬ就是说国内

有搞儒家也比较看中他的这种想象ꎬ就是儒家为什么能够长时间的传下来ꎬ当然他有几个这样的

过程ꎬ其中有一次就是面对佛教的挑战ꎬ最后无论他搞一个东西叫什么ꎬ还是不是儒家ꎬ但是他是

面对这个挑战在这个语境中ꎬ他就像当年罗马天主教面对路德ꎬ重生了ꎬ重生后和原来不一样了ꎬ
但是他活下来了ꎮ

张:没错ꎬ儒家的长处在于它的礼仪传统ꎮ 没有礼仪传统的儒家ꎬ什么都不是ꎮ
黄:就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说的ꎮ 然后正好前两天我在山东大学讲学ꎬ“掌上国学院”的主办者

杨鹏先生ꎬ在那个讲了一个叫“新儒家式孔子的门徒”ꎬ用一个问号ꎬ他的结论就是新儒家根本不

是孔子的门徒ꎮ
张: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ꎮ 其实ꎬ孔子是个悲剧人物ꎮ 他的弟子们已经开始背叛他了ꎮ 我们

知道ꎬ孔子本人非常注重礼ꎮ 但是ꎬ他的弟子们觉得ꎬ礼是非常奢侈的东西ꎬ是浪费ꎮ 比如ꎬ子贡

就曾和孔子商量ꎬ每月初一都杀羊ꎬ能不能不这样ꎮ 孔子非常生气ꎮ 遗憾的是ꎬ中国人后来都跟

随子贡了ꎬ而不是孔子ꎮ
黄:犹大就曾对耶稣说过ꎬ与其让马利亚用珍贵的香膏来膏抹他的头ꎬ倒不如卖了换钱去周

济穷人ꎮ 这两个好像回答真像ꎮ
张:在儒学与基督教之间ꎬ确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ꎮ 因此ꎬ我觉得ꎬ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是非

常有前景的ꎮ
黄:根据这个讲法ꎬ子贡很像犹大ꎬ
张:不过ꎬ我不敢断定ꎬ西方人跟随了犹大ꎮ
黄:好的ꎬ那很有意思ꎮ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ꎬ就我刚才讲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和未来ꎬ或讲儒家

的传统与基础ꎬ现在好像有类似的观点就是说ꎬ可能儒家要想真正的复活ꎬ它需要的是和基督教

对话张ꎬ就是因为您要看到世界的格局ꎬ中国文化原来是老子天下第一ꎬ跟人都不打交道的ꎬ最后

从西天来了一个佛教ꎬ最后对上了ꎮ 那么ꎬ中国现在的状况就像ꎬ您看达沃斯论坛ꎬ特朗普都不需

要搞全球化了ꎬ我们要去搞全球化ꎬ我们要搞ꎬ那就得要有对手或伙伴ꎮ
:全球化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阶段ꎬ谁都无法回避的ꎮ
黄:中国就会遇到伙伴ꎬ全世界所谓的欧美社会ꎬ就是中国最大的伙伴ꎮ 基督教是欧美的根

基ꎬ所以ꎬ如果儒家不把基督当成一个敌人ꎬ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伙伴ꎬ一起和平共处ꎬ这样来复活

儒家ꎬ所以ꎬ这样的话ꎬ就可能有一个新的儒家的思想ꎮ (当然ꎬ非洲那也是伙伴ꎬ是另外一种类型

的伙伴ꎬ但其影响没有欧美那么重大ꎮ)
张:是的ꎬ重要的是要对话ꎮ 对话ꎬ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ꎮ 对话的前提是相互了解ꎬ所以ꎬ我

们必须研究基督教ꎮ 在基督教里ꎬ有很多资源值得我们借鉴ꎮ 儒家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别是明显

的ꎬ但这个差别并不妨碍相互借鉴ꎬ不妨碍富有成效的对话ꎮ
黄:我觉得ꎬ呼吁对话ꎬ是必要的ꎮ 因为我自己原来是作对话的ꎬ我做过儒家和基督教关于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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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的对话ꎮ 另外我现在有一个观察ꎬ今天上午我和徐凤林教授对谈ꎬ今天下午跟您谈ꎬ以及我今

天下午在清华要与美术界的岛子教授谈进行的对话ꎬ基本上都是应对了我这样的一个观察:今天

中国的现代性主要来源于苏联和法国ꎮ 这个现代性的背后的线索是十月革命、法国大革命、法国

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之前的宗教改革ꎮ 宗教改革时ꎬ路德其实已经把理性的双重

性(魔鬼的娼妓和上帝的礼物)讲得很清楚了ꎮ 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前的文艺复兴有南方的文艺

复兴和北方的文艺复兴ꎬ南方文艺复兴很注重人的感性ꎬ如用色彩、光、视觉来体验ꎬ没有谈多少

理性的问题ꎮ 路德从这种意义上ꎬ路德应该是所谓现代化和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启蒙家ꎬ因为在路

德之前的威克里夫(Ｊｏｈｎ Ｗｙｃｌｉｆｆｅꎬ约 １３２０—１３８４)和胡斯(Ｊａｎ Ｈｕｓꎬ１３７１—１４１５)等都搞宗教改革ꎬ
但他们没有撼动天主教统一天下的地位ꎮ 路德最重大的影响就是在于他把天主教的霸权解构

了ꎬ但是路德在解构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ꎬ他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而是要帮助教会回到上帝

之道路中去ꎻ而且他在讲理性的时候ꎬ他谈得很清楚ꎬ因此ꎬ在路德和宗教改革中ꎬ理性从来没有

取代上帝ꎮ 在路德之后的德国传统和英国传统的启蒙运动中ꎬ谈理性的时候ꎬ往往是有神论的ꎬ
不仅是唯心主义的ꎬ而且是有神论的ꎻ早期还有一部分是基督教有神论ꎬ具体的就是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神ꎬ但是ꎬ后来到康德、黑格尔的时候ꎬ这个神就变成了抽象的哲学家的神了ꎬ搞到最

后ꎬ连抽象的神到不要了ꎮ 当然ꎬ在从苏联和法国引入中国的现代性之中ꎬ更是完全用理性取代

了上帝ꎬ把路德对理性的批判及德国和英国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ꎬ都完全忽略掉了ꎮ
我们中国的现代性ꎬ吸收的就是这个的东西ꎮ

张: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ꎬ都是西方学术的必经之路ꎮ
黄:对ꎬ是黑格尔左派之后ꎬ他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ꎬ他连唯心主义都不要了ꎬ也更

不要说有神论了ꎬ最后ꎬ理性也就成了审判一切的标准ꎮ 所以ꎬ有人论到“五四”以来的状况时说ꎬ
“德先生”(Ｍ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赛先生”(Ｍ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其实都没来到中国ꎬ是“赛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ꎬ
科学主义)来到中国了ꎬ它带来的不是科学ꎬ而是科学主义ꎮ 所以ꎬ我现在梳理这条线ꎬ花大精力ꎬ
就是要提醒大家ꎬ路德早就跟大家说清楚理性的有限性了ꎬ不能忘了这一点ꎮ

张: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生ꎮ
黄:我给您举个例子ꎬ这里点一个人名ꎬ就是著名人物许嘉璐ꎬ我几次听到他在大批西方ꎬ但

他根本就没梳理清楚刚才说的那条线ꎬ而且又要用中国的传统来救这个问题ꎬ我觉得这里就存在

这样一个问题ꎬ所以ꎬ这个中国的传统怎么样来更新ꎬ我觉得ꎬ与路德进行对话应该可获得些

启发ꎮ
张:空洞的口号是没有意义的ꎮ
黄:对ꎬ所以ꎬ在中国目前又是国学复兴的状况里ꎬ有不少人都沉浸于得到高层领导的青睐而

沾沾自喜ꎮ 我们要警惕部分人借复兴儒学之名在讨好当权者ꎬ结果搞得丑态百出ꎬ在儒家的发展

历史中又一次留下一个放弃道统而谄媚王统、甚至自愿成为依附权贵和挑动民粹来排他的帮凶

的表现ꎮ 如果儒家能实事求是地面对并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合作语境里的伙伴而不是当敌人的

话ꎬ儒家就会在这种语境来更新与复兴自己ꎮ
张:儒家传统是需要更新的ꎮ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ꎮ
黄:老一代人的问题是保守残缺ꎮ
张:对啊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ꎮ 西方有一句话ꎬ说真理是不用传播的ꎬ等那些不接受真

理的人都死光了ꎬ真理自然就显现了ꎮ 所以ꎬ我们要有耐心ꎮ
黄:您根本不着急ꎬ做好自己的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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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谋事在人ꎬ成事在天ꎮ
黄:结果您成了信心最大的人了ꎮ
张:我信心很大ꎬ所以ꎬ我要干自己的事情ꎮ
黄:不错ꎮ 但我做这个梳理也是有意义的ꎮ 当然ꎬ我现在没有目标说ꎬ什么时候能实现什么

具体的目标ꎮ 就像朱熹之后ꎬ发展到王阳明他们这一块ꎬ这也是搞了好久ꎮ 所以ꎬ我想要真地从

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ꎬ１５５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１６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算起ꎬ到现在继续向前促进儒家与基

督教和谐对话与合作的话ꎬ这可能也是个几百年上千年都说不定ꎮ 因此ꎬ如何从神学和儒学的角

度让双方意识到彼此不是敌人而是潜在的合作伙伴ꎬ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思路之一ꎮ 也许ꎬ像通过

与佛学的合作而产生的宋明理学曾经促进了儒学的重生与发展一样ꎬ与基督教神学的对话与合

作可能是儒学再次重生与发展的未来重要途径ꎮ
张: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ꎬ对话的目的就是您死我活ꎬ非要分个输赢ꎮ
黄:对ꎬ基督徒和儒家都有这样的狭隘和极端者ꎮ
张:对话是双赢的事情ꎮ
黄:２０１７ 年在世界儒学大会中获奖的蔡仁厚先生ꎬ就曾主张“主客说”ꎬ他说儒家是中国的主

人ꎬ基督教是客人ꎬ不管好坏ꎬ只论主客ꎬ犹如只分中外ꎬ不论是非一样ꎮ 这种思路虽然能唤起民

族和民粹主义ꎬ但是否符合真理ꎬ其合理性的根基很难得到确保ꎮ 我认为ꎬ即使批评或拒绝基督

教ꎬ也应该从“是否符合真理”以及“是否有实用价值”等视角来找理由ꎬ而不应该是简单的“主客

论”ꎮ
张:就我自己而言ꎬ我发现ꎬ在基督教里有太多的资源了ꎮ 只有通过对话的途径ꎬ我们才能充

分地利用这些资源ꎮ 当然ꎬ为了与基督教对话ꎬ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基督教ꎮ 我目前就处在了解基

督教的阶段ꎮ
黄:您做自己的这一块?
张:对ꎮ 只有在相互了解的前提下ꎬ对话才是富有成效的ꎮ 我自己只能通过俄文来了解东正

教的基本内容ꎮ
黄:所以ꎬ我现在搞路德研究也是跟您有点相似ꎬ您懂俄语ꎬ您搞这块ꎬ我是因为碰巧在芬兰ꎬ

路德的大本营ꎻ然后在中国我又恰恰发现ꎬ在人文思想界完全忽略了“信仰之前的理性和信仰之

后的理性”的区分ꎻ还有第三点就是ꎬ在中国的基督教界ꎬ都大部分忽略掉路德对理性的论述ꎮ 所

以ꎬ这几条线索很有意思ꎮ 我现在对路德也发一些研究性的文章ꎬ但现在我主要把自己定位在以

介绍路德为主ꎬ包括墨兰顿(Ｐｈｉｌｉｐｐ 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ｈｏｎꎬ１４９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１５６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我也进

行了研究ꎬ里面的东西有不少主要的是我编译的ꎬ也不是我本人的研究ꎬ是介绍性的ꎮ
张:我目前的工作也是介绍性的ꎮ
黄:我觉得自己应该研究这个ꎮ
张:所以ꎬ我对东正教的研究ꎬ更多地是报着学习的态度ꎬ而不是上来就批判ꎮ
黄:批判应该是不自信的表现ꎮ
张:严肃的批判ꎬ实际上就是一种学术态度ꎮ 但是ꎬ通常对宗教的批判没有这个意思ꎮ 我一

直对基督教的资源非常感兴趣ꎮ 我自己投入太多的精力研究东正教ꎮ 研究多了ꎬ自然会有感情ꎮ
所以ꎬ我认为ꎬ东正教研究对中国学术有非常广阔的前景ꎮ

黄:儒家里面是有很多好东西ꎮ
张:这是没有问题的ꎮ

４０２



关于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研究的两个对话

黄:用您的话说ꎬ一批法利赛人把儒学搞死了ꎮ
张:是的ꎮ
黄:比如说ꎬ今天的儒家是离不开现代性这个语境的ꎬ所以ꎬ我要梳理启蒙运动这条线ꎮ 特别

是前段时间我在微信群里面经常讨论理性和自由问题ꎬ我提及路德所区分的信仰之前后的理性ꎬ
好像就在国内没有被充分关注到ꎮ 这是国内哲学界的一个大遗憾ꎮ

张:理性和信仰ꎬ永远是个绕不开的话题ꎮ

四、俄罗斯与中国视野中的芬兰教育

黄:好了ꎬ我们现在该探讨第四个话题了ꎬ就是教育问题ꎮ 因为我们谈了这么多的状况ꎬ包括

灵修等等ꎮ 其实ꎬ在你提到霍鲁日的协同人学的时候ꎬ 我就想起了路德的人学或人论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ｕｔｈｅｒ)ꎬ我们历来把人又分成灵魂、身体二分法ꎮ 但是ꎬ路德是三分法ꎬ即灵、魂、
肉体ꎻ灵就是超自然的永恒的ꎬ肉就是物质的ꎬ魂这个东西则介于灵和肉二者之间ꎮ 魂层面的状

态ꎬ有时候因为肉体而引起ꎬ如我今天没吃饭ꎬ我就会因为饿而感到不高兴了ꎬ肚子饿我情绪就

坏ꎻ魂的状态也可能因为灵而引起ꎬ如即使我不缺吃穿ꎬ但我认识不到人生的意义ꎬ所以我的魂也

会难受ꎮ 但是ꎬ在中国大陆ꎬ我觉得ꎬ主流学界都是用精神来表述的ꎬ它没有区分灵与魂之间的

差异ꎮ
所以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我对芬兰教育进行总结ꎬ分析芬兰教育现在被号被称为“全球第一”的

原因ꎬ我认为ꎬ核心点就是这种教育背后所运用的“全人教育”的灵、魂、肉体的潜在理论ꎬ这是路

德对芬兰教会和社会的贡献ꎬ深刻到如此的程度ꎬ以至于许多人都忽略了它的存在ꎮ 所以ꎬ比如

说ꎬ小孩子如果 ７ 岁了还不知道 １ ＋ １ ＝ ２ꎬ那他 /她就会被认为是个大笨蛋ꎻ但是ꎬ按照芬兰的教

育ꎬ一个孩子如果数学不好ꎬ并不意味着他 /她其他方面也不好ꎮ 所以ꎬ在芬兰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状况:学生上课时间短ꎬ教得少ꎬ玩得多ꎬ结果学习成绩和效果却还很好ꎮ 芬兰教育注重的是人的

智力、情商、社交、人格等全面的评估ꎮ 再比如说ꎬ芬兰教育强调合作而不强调竞争ꎬ结果如此体

系和理念中培养出来的具有强大合作能力的孩子ꎬ恰恰拥有了最大的竞争力强ꎮ
张:那当然ꎮ
黄:一个小孩从小被培养到处与人合作ꎬ培养出来之后ꎬ您想一下ꎬ他 /她的能力会有多强大ꎮ
张:合作精神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所必须的ꎮ
黄:如果从小就是死气白咧ꎬ见到谁都要竞争ꎬ见到谁都要占便宜ꎬ这样的人将来怎么竞争ꎬ

谁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打交道ꎮ
比如说ꎬ您根据东正教的研究和我讲的芬兰教育或中国教育ꎬ我们很多谈到的中小学大学教

育中ꎬ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ꎮ
张:针对中国的教育ꎬ在理论上ꎬ我是没有发言权的ꎮ 但是ꎬ我毕竟在教育第一线工作了几乎

是一生的时间ꎮ 我觉得ꎬ我们的教育仍然处在“地心说”的阶段ꎮ 即使有人意识到ꎬ“日心说”更合

理ꎬ但是ꎬ很少有人真的坚持“日心说”ꎮ
黄:这是您一个现实主义的观察ꎮ
张:是的ꎮ
黄:您所说的“地心说”和“日心说”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我们的教育依然处在“地心说”时代ꎬ准确地说ꎬ我们的教育实践依然处在“地心说”时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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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我们今天早已经生活在“日心说”时代了ꎮ
黄:教育早晚也要过渡到“日心说”的ꎮ
张:这里要求根本性的变革ꎮ 这就要求放弃太多的东西ꎮ
黄:您认为ꎬ中国教育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张:问题在于情感教育的缺失ꎮ
黄:怎么讲?
张:您看各类宗教都非常注重信徒的情感教育ꎮ 基督徒去教堂做礼拜ꎬ不是为了增加理论知

识ꎬ而是激发自己的宗教情感ꎬ巩固自己的宗教情感ꎮ 情感教育在宗教教育里占有首要地位ꎮ 相

反ꎬ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ꎬ情感教育是空白ꎮ 因此ꎬ我们的学生的情感领域是荒漠ꎮ
黄:其实ꎬ这种教育方式还是现代西方理性和功利主义教育的产物ꎮ
张:我们的教育完全继承了现代西方的教育方式ꎮ 知识灌输成为教育的主要目的ꎮ
黄:这可能是历史产物ꎬ是阶段性的ꎮ
张:但愿如此ꎮ 不过ꎬ我认为ꎬ本来意义上的教育ꎬ应该以培养人的情感为主ꎬ知识灌输为次ꎮ

所以ꎬ我特别强调情感教育ꎮ 只有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ꎬ他们才能凭自己的真实情感做事ꎮ 否

则ꎬ人世间会越来越冷淡的ꎮ 人与人之间交往变得越来越困难ꎮ 我们周围充满负面情感的人会

越来越多ꎮ
黄:对ꎬ有这个问题ꎮ 这个教育ꎬ我知道您刚才讲的是现实的状况ꎮ 我们现在从理想主义的

角度来谈一下ꎬ您用基督教神学的教育观真的会遇到您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吗? 基督教内部也有

问题ꎬ然后语境也有问题ꎬ那我们现在不从这个角度谈ꎬ而是从比较普通的角度来看ꎬ就像中国的

教育ꎬ因为中国人家长的望子成龙ꎬ望女成凤的这种心态ꎬ我的感觉好像是在世界上比较特殊ꎬ因
为在像欧洲很多人ꎬ比较独立自主ꎬ不那么干涉他人ꎮ 我们的父母有点想要在儿女的身上延续我

们的理想ꎬ我没有实现的东西ꎬ然后我们投入精力金钱、压力来让孩子实现ꎬ这个是独特的一点ꎮ
第二点就是说ꎬ中国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卖力和辛苦ꎬ他们的劳动量比起欧洲孩子们要大的多ꎮ
第三个效果ꎬ我们在国内基本上很多人对教育现状都有抱怨或批评ꎬ学生缺乏人的全面教育ꎬ而
芬兰则特别注重以人格建造为核心的全人教育ꎬ即使在世俗化非常严重的今天ꎬ路德的人学和基

督教的理念还是对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ꎮ
芬兰教育它是特别强调身心灵的全面发展ꎬ然后这个理念有了之后ꎬ首先把学生当成一个人

的培养ꎬ而不是当成一个工人或者工具来培养ꎬ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效果:芬兰虽是很小的国家ꎬ她
的竞争力、幸福指数在全世界却名列前茅ꎮ 我觉得ꎬ这种意义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ꎮ

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ꎬ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人ꎮ 完善人格的培养应该以丰富的情感培养为

基础ꎬ而不能光靠知识的灌输ꎮ 在我们的教育模式下ꎬ学生痛苦ꎬ老师痛苦ꎮ 学习变成了一件痛

苦的事情ꎮ 我们的工作不也是这样吗? 本来科学研究ꎬ学术研究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ꎮ 您看我

们的学术界ꎬ一片怨声载道ꎬ似乎大家都是遭受煎熬一样ꎮ 这里当然有外在的原因ꎬ比如科研管

理体制的问题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同猫和老鼠一样ꎬ都在做毫无意义的游戏ꎬ浪费时间ꎬ浪费精

力ꎮ 我觉得ꎬ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人们情感的缺失ꎬ把人当作机器来管理ꎮ
黄:这就是芬兰教育里特别强调的ꎬ我上周跟芬兰的一个奥卢大学的教育学院的院长采访了

一个小时ꎬ她专门研究学习动力、动机和喜乐学习ꎬ这对于教育非常有意义ꎮ
张:现在世界是开放的ꎬ我们应该学习人家在教育领域里长期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ꎮ 同时ꎬ

也要结合自己的情况ꎬ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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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因为我这是从人论延伸到教育领域的事情ꎬ所谓纸上谈兵从理论上探索的ꎮ
张:确实ꎬ教育的前提是对人的基本看法ꎬ就是人论ꎬ我更喜欢用人学ꎮ 这也是我的关注点之

一ꎮ 我认为哲学就是人学ꎮ 霍鲁日教授创立的协同人学就是当代西方人学发展中的一个完全新

的理论ꎮ 对他的协同人学ꎬ我只是暂时搁置起来ꎬ把主要精力用在静修主义研究上ꎮ
黄:您能不能简单地谈一谈霍鲁日的人学的特点?
张:好的ꎮ 霍鲁日的协同人学是在他对静修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ꎮ 他认为ꎬ在静修主义

里ꎬ包含一套对人的看法ꎬ这就是他所谓的静修主义的人学ꎮ 但是ꎬ这个人学只适合于那些从事

静修的人ꎮ 霍鲁日是哲学家ꎬ他的研究对象是一般的人ꎮ 所以ꎬ他以静修主义的人学为基础ꎬ就
是从静修主义人学里抽取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原则ꎬ比如ꎬ人没有本质ꎬ人是由各类“能”构成的ꎻ另
外一个原则是ꎬ对人的研究只需关注人的极限、界限上发生的事情就够了ꎬ等等ꎮ 经过处理后的

这些原则就成了一般人学的原则ꎬ在它们的基础上ꎬ建立起来一套新的人学ꎬ就是协同人学ꎮ 因

此ꎬ协同人学的根源在东正教灵修传统里ꎬ在静修主义传统里ꎮ 这是从宗教里吸取资源用于哲学

建构的成功范例ꎮ 我相信ꎬ在其他宗教里ꎬ也包含对人的独特看法ꎬ都值得挖掘ꎮ
黄:这里的“协同”是指什么?
张:“协同”本来是个宗教术语ꎬ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神和人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ꎮ 在基督教

里ꎬ人格ꎬ即人的个性和身份ꎬ是靠着人与神的关系来建构的ꎮ 霍鲁日用这个观念来建构他的人

学ꎮ 他认为ꎬ一般的人ꎬ不仅仅是宗教徒ꎬ他们的人格ꎬ即个性和身份的建构靠的是人与“他者”的
关系ꎮ 这里的他者就是当代西方哲学里非常流行的那个他者的概念ꎮ 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决

定性的ꎬ这个关系应该是协作的关系、协同的关系ꎮ 因此ꎬ他把自己的人学称为协同人学ꎮ 另外ꎬ
他把“展开”的概念看作是协同人学的基本概念ꎬ因为人与他者的关系的前提是人必须向他者展

开自己ꎬ否则ꎬ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无从建立ꎮ 展开有不同的类型ꎬ霍鲁日对所有的展开类型进

行了分类和阐述ꎮ 这是他的协同人学最精彩的地方ꎮ
黄:这个很有意思ꎬ所以我就刚才讲教育ꎬ其核心点就是教书育人了ꎬ所以ꎬ我用的这个人论ꎬ

其实就是您讲的人学ꎬ在中国还有个学科叫人类学ꎮ 但是在哲学里面有时候也叫人论、人学这个

概念ꎬ它应该涉及到宗教哲学ꎬ教育学等等ꎬ都从这里来ꎮ
张:关于这个名称问题ꎬ我的意见是ꎬ在哲学领域里用人学ꎬ在社会学领域里用人类学ꎮ 在外

文里ꎬ它们其实是一个词ꎬ但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ꎮ 即使在西方ꎬ人们在用到这个词的时候ꎬ也需

要提前说明ꎬ是在哪个领域里用ꎬ是在社会学领域ꎬ还是在哲学领域ꎮ
黄: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张:人学的对象是个体的人ꎬ人类学的对象是作为集体和类的人ꎮ
黄:那在基督教里ꎬ我们应该用哪一个?
张:最好用人学ꎮ 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关于上帝的学说ꎬ其实这里也包含一套关于人的理论ꎬ

因此也有基督教的人学ꎮ 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表明了神与人的联系ꎮ
黄:是的ꎮ
张:所以ꎬ基督教有自己的一套人学ꎮ 我们的人学研究不能对它完全置之不理ꎮ
黄:所以ꎬ我在中国人类学论坛有一次讲过“马丁路德的人论”ꎬ或者叫“人学”ꎬ他们很感兴

趣ꎬ特别是搞同性恋、性研究的学者ꎬ以前只从社会学、历史学这种角度来谈ꎬ没从神学的角度来

谈ꎬ他们听起来很新鲜ꎮ
张:基督教的人学非常丰富ꎬ包括天主教人学、新教人学ꎬ还有东正教人学ꎮ 此外ꎬ还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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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人学ꎬ比如佛教人学、道教人学ꎬ等等ꎮ 总之ꎬ对我们的哲学研究而言ꎬ宗教里的资源太丰

富了ꎮ 遗憾的是ꎬ大部分研究人学的人ꎬ竟然对这些资源一无所知ꎮ
黄:那可能是由于知识结构的缺乏ꎬ他没办法了解这种东西ꎬ而且没办法改变ꎮ
张:这是视野和格局的问题ꎮ 这些资源就在那里ꎬ无论您是否用它们ꎮ
黄:好ꎬ聊了 ２ 个多小时ꎮ 非常感谢百春教授ꎬ我们聊得非常开心ꎮ
张:也谢谢保罗兄为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ꎬ让我自己也整理一下思路ꎮ
(录音整理后由黄、张二人分别校对润色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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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研究的两个对话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ｉｔｌｅ:
Ｔｗｏ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ｕｌｏｓ ＨｕａｎｇꎬＸｕ
Ｆｅｎｇｌ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ｉｃｈｕ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１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ｕｌｏｓ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Ｘｕ Ｆｅｎｇｌｉｎ ｆｒｏｍ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２ｏ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ｕｌｏｓ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ｉｃｈｕｎ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ａｕｌｏｓ Ｈｕａｎｇꎬ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ꎬ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ａｉｌ:Ｐａｕｌｏｓ. ｚ. ｈｕａｎｇ＠ 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ꎬＴｅｌ ＋ ８６ １３９ ５６３３ ５５９７.

Ｘｕ Ｆｅｎｇｌｉｎꎬ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ꎬ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ｘｕｆｅｎｇｌｉｎ＠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ꎬＴｅｌ: ＋ ８６ １３６ ６１２１ ２８６１.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ｉｃｈｕｎꎬ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ꎬ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ｂａｉｃｈｕｎｂｎｕ＠ ｂｎｕ. ｅｄｕ. ｃｎꎬＴｅｌ: ＋
８６ １３６ ９１３６ ０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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